《云锦照心》

织云阁女织工沈青梧有一双奇手，她织出的锦缎会浮现观者最想见的脸。一道懿旨将她召入深宫，命她为太后织一幅先帝像。可当锦缎铺开，浮现的却是当朝天子跪在血泊中的脸。太后震怒，皇帝心惊，而沈青梧发现，每一匹云锦都在吞噬她的记忆——她织出的，究竟是别人的心愿，还是自己被抹去的过去？

第1集 锦上生脸

△ 织云阁内，数十架织机同时作响，沈青梧独自坐在最里侧的机前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线不会骗人，你心里想谁，它就织出谁。
△ 最后一梭落下，锦面浮出一张中年男子的脸。
沈青梧（轻叹）：成了。
△ 阁门被推开，一位老妇跌跌撞撞扑到锦前。
老妇（颤抖）：这是我儿……我儿三年前死在边关，你、你怎么织出来的？
沈青梧（起身）：我没见过您儿子，是您自己心里这张脸最清楚，云锦只是替您把它请出来。
老妇（痛哭）：儿啊，娘终于又看见你了。
△ 阁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织云阁管事（急喊）：沈青梧，都察院的人来了！
沈青梧（皱眉）：都察院？我一个小小织工，犯了哪条王法？
△ 两名官差入内，展开一卷黄绸。
官差（高喝）：懿旨到——织云阁织工沈青梧，即刻入宫，为太后织先帝遗像！
沈青梧（愣住）：先帝遗像？
老妇（抹泪）：姑娘，这是天大的恩典啊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恩典？宫里的人，从不白给恩典。
官差（冷声）：收拾东西，半个时辰后启程。
△ 沈青梧回头看了一眼织机，锦上老妇之子的脸正缓缓淡去。
沈青梧（对管事）：替我收好这匹锦，别让它受潮。
管事（犹豫）：青梧，宫里……可不是咱能说理的地方。
沈青梧（系紧袖口）：我这条命，本来就是靠一根线一根线织出来的。
△ 她转身出门，阳光刺眼。
沈青梧（内心独白式低声）：娘，您说过织命人不能进宫。可懿旨已到，我躲不掉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入宫见驾

△ 慈宁宫偏殿，织机崭新，锦架空空。崔令仪端坐主位，手中佛珠缓缓转动。
崔令仪（温和）：沈青梧，哀家听过你的名头。三日之内，把先帝的脸给哀家织出来。
沈青梧（垂首）：太后娘娘，云锦织的是人心，不是画像。我得知道您心里，先帝是什么模样。
崔令仪（顿住佛珠）：先帝走的时候，是笑着的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娘娘记得清楚，那便好办。
△ 殿外太监尖声通传。
太监（高喊）：陛下驾到——
△ 萧景珩大步而入，一身玄色常服，目光扫过空锦架。
萧景珩（冷冷）：三日开织？太后倒比朕还急。
崔令仪（起身）：陛下怎么来了？哀家不过是想念先帝。
萧景珩（盯着锦架）：想念先帝，就该让先帝入土为安，而不是找个小织工来织一张脸。
△ 他忽然转向沈青梧。
萧景珩（压低声音）：你见过先帝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回陛下，民女从未见过先帝。
萧景珩（逼近）：那你上机之后，看见的是谁？
沈青梧（被逼抬头，脱口）：陛下。
△ 满殿死寂，冯德全手中的拂尘差点落地。
崔令仪（笑意不变）：沈青梧，你可知道，在宫里说错一句话，是要掉脑袋的。
萧景珩（盯了她三息，忽然笑了）：有意思。织吧，朕倒要看看，你敢织出什么来。
△ 他转身离去，玄色衣摆扫过门槛。
冯德全（凑近，低声）：姑娘，刚才那三个字，够你死三回了。
沈青梧（握紧袖中梭子）：总管大人，我只是说了实话。
冯德全（笑）：实话？宫里最不值钱的，就是实话。
△ 崔令仪重新坐下，佛珠一捻。
崔令仪（淡淡）：冯德全，把她的旧锦全锁进织库，一根线都不许带出来。
冯德全（躬身）：奴才遵旨。
△ 沈青梧抬头，正对上崔令仪含笑的眼睛。
崔令仪（轻声道）：沈姑娘，织云锦的人，最怕心里有别人的脸。你心里那张脸，哀家早晚会知道是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第一梭线

△ 织房内，沈青梧独自坐上织机，梭子在手，迟迟未落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那便看看，你到底要我看谁。
△ 第一梭穿过经线，锦面微微一颤，浮出一张脸。
沈青梧（手一抖）：陛下……
△ 锦上萧景珩跪在血泊里，龙袍尽染，双目紧闭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不对，这不是先帝，这是今上……我怎么会织出这张脸？
△ 门被推开，冯德全端着茶盏踱进来。
冯德全（笑眯眯）：沈姑娘头一梭就织出人来了？好手艺。
沈青梧（飞快侧身挡锦）：总管大人怎么来了？
冯德全（凑近）：太后惦记姑娘，让奴才送盏参茶——姑娘挡什么？
沈青梧（镇定）：锦面初开，见光就散，这是织云阁的规矩。
冯德全（笑）：规矩？奴才在宫里三十年，规矩都是给外人看的。
△ 冯德全突然伸手，一把掀开她肩头，锦面露出半张血脸。
冯德全（眼睛一亮）：哟，这张脸奴才眼熟——姑娘织的，是先帝还是今上？
沈青梧（背脊发凉）：总管大人说笑了，初梭无相，不过是线色深浅。
冯德全（放下茶盏）：深浅？那奴才回去，就照深浅回话。
△ 冯德全转身出门，脚步在门槛上停了一停。
冯德全（回头笑）：沈姑娘，茶趁热喝，凉了……就变味了。
△ 门合上，沈青梧立刻掀开锦面，血脸已淡成一团暗红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三日内开织，第一梭就织出陛下跪血……太后若看见，我活不过今夜。
△ 她伸手去拆线，指尖刚触锦面，那团暗红竟自己凝回一张脸。
沈青梧（猛地缩手）：拆不掉……这锦在认我。
△ 窗外传来巡夜弟子的梆子声，三更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明日太后必来验梭，我得先想清楚——这张脸，到底是谁要我看的。
△ 她吹灭油灯，黑暗中锦面隐隐透出一线红光。
沈青梧（声音极轻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织线的人，会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噬忆之始

△ 清晨，织房。沈青梧对着一匹素锦发呆，手指无意识地在锦上划着。
沈青梧（皱眉）：今天是初几？
△ 沈青萝提着线篓进来，脚步轻快。
沈青萝（笑）：姐，初七啊，你连这个都忘？喏，新线给你送来了。
沈青梧（接过线篓）：初七……初七是什么日子？
沈青萝（愣住）：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今天是我生辰啊，你还答应给我绣个荷包。
沈青梧（手停在半空）：你生辰……我竟一点也想不起来。
沈青萝（凑近看她）：姐，你别吓我，你脸色怎么这么白？
沈青梧（勉强笑）：没事，昨夜没睡好。荷包我记着呢，你先回去当差。
△ 沈青萝将信将疑地退出去，回头看了她一眼。
△ 沈青梧翻出随身的旧锦帕，上面绣着一朵半开的栀子。
沈青梧（指尖发抖）：这朵花……是我娘绣的？她长什么样来着？
△ 她闭上眼拼命想，脑中只有一片空白的锦面。
沈青梧（喘气）：不对，不对……我记得娘的眼睛，记得她的手，怎么脸没了？
△ 门外传唤，陆怀舟背着药箱走进来。
陆怀舟（放下药箱）：太后命我来给姑娘请脉，说姑娘近日操劳。
沈青梧（伸出手腕）：陆医官，我问你一件事——人会不会，凭空丢一段记忆？
陆怀舟（搭脉，眉头渐紧）：不是丢，是被取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什么意思？
陆怀舟（收回手）：你的脉象里有东西在走，像有人借你的手，一梭一梭抹你的命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谁？
陆怀舟（看一眼织机）：织命的人，先被织。沈姑娘，你织了几梭？
沈青梧（低头看手）：三梭。
陆怀舟（缓缓起身）：三梭忘生辰，十梭忘至亲，三十梭……姑娘，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吗？
△ 沈青梧猛地站起，撞翻线篓，各色丝线滚了一地。
沈青梧（盯着满地乱线）：我叫沈青梧——可方才那一瞬，我差点答不上来。
△ 她转身扑向角落那口旧锦箱，一件件翻出母亲留下的旧锦。
沈青梧（举起一匹暗锦）：这匹锦上绣的是谁？为什么我认不出她的脸？
陆怀舟（轻声）：那匹锦，是你娘留给你的。
△ 沈青梧手指一松，锦缎滑落在地，露出锦角一行细字。
陆怀舟（念出）：织云者，以忆为线，以命为梭。
沈青梧（后退一步）：所以太后要锁我的旧锦，不是怕我带走，是怕我……想起来。
陆怀舟（压低声音）：姑娘，有人在借你的手抹你的命，抹掉的第一样，就是你娘。
△ 沈青梧蹲下身，把旧锦死死抱进怀里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上陌生的脸）：线不会骗人——可这匹锦上的脸，我已经不认识了。
△ 她抬头，眼中第一次露出真正的恐惧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陆医官，我娘的脸，是不是再也回不来了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太后的佛珠

△ 慈宁宫暖阁，檀香缭绕。崔令仪盘坐榻上，指间佛珠轻响。
崔令仪（慢捻佛珠）：沈姑娘，先帝走时，是什么模样？
沈青梧（垂目）：回太后，先帝走时……是笑着的。
△ 崔令仪指间佛珠骤然一停。
崔令仪（笑意不变）：笑着？你织的锦，连哀家都没看过，你怎知他笑？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线不会骗人。先帝最后一口气落时，嘴角是往上走的。
崔令仪（珠子重又转动）：好一个线不会骗人。那哀家再问你——先帝最后唤的是谁？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太后想听真话，还是想听能活命的话？
崔令仪（笑容微敛）：你倒敢说。
沈青梧：先帝唤的是……一个女人的名字，不是太后。
△ 佛珠线断，珠子噼里啪啦滚了一地。
崔令仪（俯身捡珠，声音发沉）：沈青梧，你织的是锦，不是命。有些话出口，是要拿命抵的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太后若不信，可让冯总管去查旧档——先帝临终那夜，值夜的太监还活着。
崔令仪（忽然笑了）：好，好得很。冯德全——
△ 冯德全从屏风后闪出，躬身候命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句）：把她织云阁里所有旧锦，全给哀家锁进内务府库房，一片布头都不许留。
冯德全（阴笑）：奴才遵旨。
沈青梧（攥紧袖口）：太后锁得住锦，锁不住我脑子里的线。
崔令仪（闭眼捻珠）：那哀家就看看，是你脑子里的线长，还是哀家的刀快。
△ 沈青梧转身出殿，冯德全跟上一步，在她耳边低语。
冯德全（笑眯眯）：沈姑娘，太后今儿个捻断的珠子，上一回断，是先帝驾崩那天。
沈青梧（脚步一顿）：冯总管想说什么？
冯德全（压低）：想说什么不重要。重要的是——你娘当年，也是在慈宁宫断的珠子。
△ 沈青梧猛地回头，冯德全已退回殿内，只留一地佛珠在门槛上反着冷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夜探织库

△ 深夜，内务府库房外。沈青梧一身黑衣，贴着墙根摸到窗下。
沈青梧（低声自语）：锁了十二道，太后倒是看得起我。
△ 她拔下头上铜簪，捅进锁孔，手腕一拧，锁簧弹开。
沈青梧（推门闪入）：一匹都没了……连线轴都换了新的。
△ 月光从高窗漏下，照见墙角一只半开的樟木箱。
沈青梧（蹲下翻检）：剪碎的？谁会把织好的锦全剪成碎片——
△ 她指尖一顿，从碎锦堆里拈起一角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这是……我的脸。
△ 碎锦上绣着半张女子面容，眉眼正是她自己，针脚细密如生。
沈青梧（手在抖）：我从来没织过自己。这针法……是娘的走水针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灯笼光从门缝渗进来。
冯德全（门外，懒洋洋）：库房重地，半夜三更的，谁在里头跟耗子似的翻东西？
△ 沈青梧将碎锦塞进怀里，屏息贴到门后。
冯德全（脚步声渐近）：不出来？那奴才可就放狗了。太后新赏的獒犬，三天没喂——
沈青梧（忽然推门，迎面而立）：冯总管，是我。
冯德全（灯笼一晃，笑容僵住）：沈姑娘？您这大半夜的，来库房赏月？
沈青梧（抬手亮出碎锦一角）：我来找这个。冯总管，您剪的？
冯德全（眯眼看清，笑容慢慢消失）：这东西……不该在你手里。
沈青梧（逼近一步）：上面绣的是我，针法是沈家的。您告诉我，我娘到底在慈宁宫织过什么？
冯德全（退后半步，灯笼压低）：沈姑娘，听奴才一句劝——把这角碎锦烧了，今晚的事当没发生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线不会骗人。您越劝我烧，我越要留着。
△ 冯德全忽然伸手来夺，沈青梧侧身避开，碎锦一角在两人之间撕成两半。
冯德全（捏着半角，阴恻恻）：一半在你手，一半在我手。沈姑娘，咱们后会有期。
△ 冯德全转身消失在夜色里，沈青梧低头看手中残片。
沈青梧（对着残锦，嗓子发紧）：娘……你到底织了什么，让太后连你的针脚都要剪碎？
△ 残锦上那半张脸，嘴角似乎微微动了一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妹妹入局

△ 织阁内，沈青梧就着晨光拼合残锦，指腹一遍遍抚过断口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针脚是回纹……娘绣的，果然是娘绣的。
△ 门被推开，沈青萝抱着线匣小跑进来，笑盈盈放下。
沈青萝（笑）：姐姐！内务府调我来送线，往后天天能见你啦。
沈青梧（抬头，愣住）：青萝？你怎么进来的？
沈青萝（歪头）：冯总管亲自点的名，说姐姐缺人手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他点名？他安的什么心。
沈青萝（凑近）：姐姐你别怕，我机灵着呢，宫里谁不夸我眼尖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你不该来。这地方吃人。
沈青萝（一顿）：姐姐，你瘦了好多……你声音怎么哑了？
沈青梧（手一抖）：没事，熬夜熬的。
△ 沈青萝伸手要碰她额头，沈青梧却下意识退了半步。
沈青萝（怔住）：姐，我是青萝啊。
沈青梧（低头绕线）：我知道，我知道你是青萝。
△ 沈青梧盯着妹妹的脸，脑中却一片空白，连她笑起来什么样都想不起来。
沈青萝（小声）：姐，你以前最爱捏我脸，说像糯米团子。
沈青梧（喉头一动）：我……记得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沈青萝立刻站直，换了副乖巧神色。
沈青萝（扬声）：姐姐，线放这儿了，我先回去当差。
△ 沈青萝转身出门，裙角擦过门框。
沈青梧（攥紧线匣，低语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我怎么想不起她的声音了。
△ 沈青萝走到廊下，脚步忽然停住，回头望了一眼织阁。
沈青萝（轻声）：姐姐，你是不是……把我忘了？
△ 一名内侍快步上前，递上一卷黄绢。
内侍（躬身）：太后口谕，织成之日，放沈青萝出宫。
沈青梧（手一紧）：放她出宫？
内侍（退后一步）：太后还说，织得越快，人走得越早。
△ 黄绢落地，沈青梧抬头看向织架，架上空无一物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三日。我三日织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靖王来访

△ 次日午后，织阁院外传来甲胄轻响，一名内侍高声通传。
内侍（唱喏）：靖王殿下到——送江南新贡丝线！
△ 沈青梧起身相迎，萧景琰一身常服踏入，身后随从抬着两只描金线箱。
萧景琰（挥手屏退左右，低声）：沈姑娘，本王不是来送线的。
沈青梧（垂目）：殿下要送什么，民女就收什么。
萧景琰（走近，压低）：先帝像里，藏着传位诏。太后让你织，是要把诏书织没了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殿下凭什么告诉我这个？
萧景琰（从袖中取出一角旧锦）：凭这个。你娘当年织的，本王手里也有一角。
△ 沈青梧盯着那角旧锦，与自己袖中残片纹路严丝合缝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我娘的锦，怎么会在殿下手里？
萧景琰（收起旧锦）：你娘死前托人送出来的。她说，若她女儿哪天进了宫，就把这个给她看。
沈青梧（逼视）：我娘还说了什么？
萧景琰（沉默一瞬）：她说——别信太后，也别全信皇上。
△ 院外忽然传来脚步声，萧景琰立刻后退两步，恢复闲散神态。
萧景琰（朗声）：线都搬进去，仔细别潮了！沈姑娘，本王告辞。
△ 萧景琰转身离去，经过沈青梧身侧时，极快地低语一句。
萧景琰（耳语）：三日内，本王再来。你织的每一梭，都有人在看。
△ 沈青梧独自立在原地，手中攥紧那角旧锦。
沈青萝（从里间探出头）：姐，靖王跟你说什么了？他看你的眼神怪怪的。
沈青梧（将旧锦塞入袖中）：没什么。你回屋去，别出来。
沈青萝（犹豫）：姐，刚才冯总管又来了，说太后问你今日织了几梭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回他，一梭。就说我手生了，织得慢。
△ 沈青萝应声退下，沈青梧坐到织机前，深吸一口气，落下今日第一梭。
△ 锦面丝线翻涌，缓缓浮出一幅画面——萧景琰跪在殿中，双手高举一卷诏书，而龙椅上的萧景珩满脸是血。
沈青梧（猛地缩手，梭子落地）：怎么会……靖王跪求皇上？那诏书是什么？
△ 锦面画面持续数息，萧景琰跪姿不变，萧景珩抬手，似乎要接那卷诏书，指尖却滴下血来。
沈青梧（捡起梭子，手抖得几乎握不住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这锦，到底在替谁说话？
△ 院外暮色渐沉，一道黑影从墙头无声翻落，朝织阁窗前逼近。
△ 沈青梧察觉动静，猛地回头。
沈青梧（低喝）：谁？
△ 窗纸上映出一个佝偻身影，冯德全的声音阴恻恻响起。
冯德全（隔窗笑）：沈姑娘，太后口谕——今夜子时，她要亲自来看你织锦。
△ 沈青梧手中梭子当啷坠地，锦面画面骤然碎裂，只剩一片空白。
沈青梧（盯着窗上黑影，一字一顿）：子时……太后要看的，恐怕不是我织得像不像。
△ 窗外，冯德全的笑声渐远，夜色中传来更鼓声——已是戌时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双面锦

△ 织阁内，沈青梧将碎锦残片拼回机上，指尖发抖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两张脸，一张跪着，一张坐着。
△ 她拈起第二根金线，梭子刚触锦面，灯焰猛地一跳。
沈青梧（倒退半步）：萧景珩……萧景琰……
△ 身后脚步轻响，陆怀舟提药箱入内，一眼看见锦面。
陆怀舟（放下药箱，声音发沉）：你织出了两个人？
沈青梧（没回头）：一个是今上跪在血里，一个是靖王跪着求他。
陆怀舟（走近，压低）：这话出这扇门，你活不过今夜。
沈青梧（霍然转身）：那你告诉我，先帝像里到底藏着什么！
陆怀舟（沉默一瞬）：传位诏。靖王手里那份，是抄本。
沈青梧（盯住他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陆怀舟（别开眼）：我入宫前，替靖王诊过脉。
△ 沈青梧后退一步，撞在织架上，金线缠住她耳后。
沈青梧（嘶了一声）：你到底是医官，还是靖王的人？
陆怀舟（上前想扶）：我谁的人都不是——我只想查清先帝怎么死的。
沈青梧（扯开金线）：查？你查了三年，查出什么了？
陆怀舟（从袖中取出一页残纸）：查出先帝驾崩那夜，太医院当值名录被撕了一页。
沈青梧（接过残纸）：缺的那页，是谁？
陆怀舟（看着她）：你母亲。
△ 织阁外传来甲胄摩擦声，两人同时僵住。
沈青梧（把残纸塞进袖中，低声）：你先走，从后窗。
陆怀舟（抓住她手腕）：子时之前，别碰那根金线。
沈青梧（甩开）：线不会骗人，人会。你走不走？
△ 陆怀舟翻窗而出，沈青梧转身，锦面上两张脸已合成一张——她自己的脸。
沈青梧（伸手摸向耳后）：什么时候……多了一根线？
△ 她拔下金线，指尖一麻，忽然想不起陆怀舟刚才说了什么。
沈青梧（茫然四顾）：他……刚才来过吗？
△ 窗外更鼓敲响，冯德全的声音再度响起。
冯德全（远远地）：沈姑娘，亥时了，太后的轿子已经出宫门了。
△ 沈青梧攥紧那根金线，锦上自己的脸缓缓闭上眼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我织得越多，忘得越快……那织完先帝像，我还记得谁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冯德全的试探

△ 织阁内烛火通明，冯德全捧着一只旧木匣跨进门来。
冯德全（笑呵呵）：沈姑娘受惊了，太后说子时太晚，让老奴先送样东西来。
沈青梧（站着没动）：匣子里是什么？
冯德全（掀开匣盖）：先帝用过的线，太后说，让你用它开织。
△ 匣中丝线泛着暗沉的金光，沈青梧指尖刚触到线头，眼前一黑。
沈青梧（踉跄扶住织架）：这线……不对。
冯德全（凑近，眯眼）：哪儿不对？
沈青梧（盯着线）：太后的手，端着药碗，先帝躺在床上张着嘴。
冯德全（笑容一僵）：沈姑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
沈青梧（捏紧线头）：我没乱说，这线上有画面——太后亲手给先帝喂药。
冯德全（缓缓盖上匣盖）：先帝病重，太后侍疾，天经地义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可先帝喝完那碗药，就再没醒过来。
△ 冯德全脸上的笑彻底消失，手指在匣盖上敲了三下。
冯德全（压低声音）：沈姑娘，老奴问你一句——你织锦，是替谁织的？
沈青梧（不退）：太后让我织先帝像，我替太后织。
冯德全（摇头）：错了，你是替这匣子里的线织。
沈青梧（一凛）：什么意思？
冯德全（把匣子推到她面前）：这线是上一任织命人留下的，太后留了二十年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上一任织命人……是谁？
冯德全（转身往门口走）：你娘。
△ 沈青梧追出两步，冯德全已跨出门槛。
沈青梧（厉声）：站住！我娘到底怎么死的？
冯德全（背对着她，声音飘忽）：老奴只是送线的，线里有什么，姑娘自己织。
△ 他消失在廊下，沈青梧低头，发现匣底压着一片碎锦。
沈青梧（举起碎锦）：这绣的是……我娘的脸？
△ 碎锦上的脸忽然动了动嘴唇，无声吐出两个字。
沈青梧（倒退一步，撞翻烛台）：她说的是——“快走”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药与线

△ 织房内，碎锦摊在案上，烛泪未干。沈青梧盯着锦上母亲的脸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我娘这张脸，是被人一针一针缝上去的。
陆怀舟（跨进门，关窗）：冯德全送来的是先帝遗物？那匣线，你动过了？
沈青梧（把碎锦推过去）：你先看这个。我娘的脸，怎么会藏在先帝的线里？
陆怀舟（捏起碎锦，眉头一紧）：这不是绣上去的，是织进去的——织命人的手法。
沈青梧（猛地抬头）：织命人？我娘也会织云锦？
陆怀舟（放下碎锦，从袖中抽出一卷泛黄脉案）：先帝死因写的是暴毙，可最后一页，夹着你母亲的名字。
沈青梧（夺过脉案）：我娘是医女？她给先帝看过病？
陆怀舟（按住脉案一角）：不是看病。是献锦。先帝驾崩前七日，召见过她。
△ 沈青梧指尖一颤，脉案滑落在地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七日后人就没了……那匹锦呢？
陆怀舟（俯身捡纸）：被太后收走了。但冯德全送你的那匣线，线芯里掺着先帝旧衣的丝。
沈青梧（抓起线匣，凑近烛火）：所以我一上机，看见的是崔令仪给先帝喂药。
陆怀舟（脸色骤变）：你看见了什么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她笑着，把药碗端到先帝嘴边。先帝不喝，她捏住他下巴，灌的。
△ 陆怀舟后退半步，撞上织架，线轴滚了一地。
陆怀舟（弯腰去捡，手在抖）：这匹锦要是织完，太后第一个杀的就是你。
沈青梧（把线轴攥紧）：不织，我娘的名字就永远钉在暴毙那页上。
陆怀舟（直起身，逼近她）：沈青梧，你听着——脉案最后一页，你娘的名字下面，还有一行小字。
沈青梧（翻纸）：写的什么？
陆怀舟（声音低下去）：织此锦者，代代相传，传女不传男，传至沈氏青梧——
△ 烛火猛地一跳，沈青梧抬头，陆怀舟的脸在暗处。
陆怀舟（补完那句）：——止。你是最后一个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母亲的锦

△ 织房，晨光透窗。沈青梧坐在机前，阿萦端线盘进来。
阿萦（把线盘搁上机架）：陆医官一早就出宫了，说是去查旧档——姐姐，你脸色不对。
沈青梧（拉过一根线）：阿萦，我娘从前在织云阁，跟谁学过手艺？
阿萦（手一顿，笑）：姐姐说什么呢，你娘是绣坊的，哪进过织云阁。
沈青梧（盯着她）：那冯德全为什么把她的脸，织在先帝的线里？
△ 阿萦脸上的笑收住，线盘“当”地磕在机沿。
阿萦（冷笑一声）：你非要知道？
沈青梧（站起）：说。
阿萦（抱起手臂）：你娘就是上一任织命人。你师父没告诉你，是因为她死得见不得光。
沈青梧（一把攥住她手腕）：我师父是谁？
阿萦（甩开）：崔令仪。你娘是太后的师妹，替太后织了半辈子锦，最后被太后亲手——
△ 阿萦猛地刹住，退到门边。
沈青梧（追一步）：亲手什么？
阿萦（背抵门框，声音发狠）：亲手灌了那碗药。你织得越多，忘得越快，最后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
沈青梧（僵在原地）：我娘……也是这么忘的？
阿萦（别开脸）：她织完最后一匹，连你都不认得了。是陆怀舟他爹收的尸。
△ 沈青梧缓缓低头，看着自己指尖缠着的金线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所以我忘了我妹的生辰，忘了娘的声音……
阿萦（拉开门）：趁还记得自己姓什么，把那幅像烧了。
沈青梧（抬头，眼里发红）：烧了，我娘就白死了。
阿萦（跨出门槛，回头）：你娘死前最后一句话，是让我带给你——
沈青梧（屏住呼吸）：什么？
阿萦（声音冷得像冰）：她说，别学我。可你偏要学。
△ 门在她身后合上，沈青梧低头，锦面上不知何时浮出一行湿痕。
沈青梧（用指尖去碰）：这是……娘的字？
△ 湿痕拼成四个字，缓缓显形——青梧，停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青萝失踪

△ 沈青梧盯着锦面四个湿字，指尖还在发颤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娘，我停不了……青萝还在宫里。
△ 门外传来急促脚步，沈青萝抱着线匣撞开门。
沈青萝（喘着气）：姐姐，你要的银线我偷来了，快收好！
沈青梧（接过线匣）：谁让你去偷的？内务府丢了东西查到你头上怎么办？
沈青萝（笑）：查就查，我姐织锦缺线，天塌了也得先补上。
△ 沈青梧低头，线匣夹层里露出一角黄纸。
沈青梧（抽出黄纸）：这是什么？太后的药方？
沈青萝（别开脸）：路上捡的，不认得字。
沈青梧（盯着她）：青萝，你从来不撒谎，一撒谎耳朵就红。
沈青萝（捂住耳朵）：姐！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你替我混进内务府翻药渣，是不是？
沈青萝（小声）：我就想帮你……你最近老忘事，连我生辰都记不得了。
沈青梧（手一顿）：你生辰……是哪天来着？
沈青萝（愣住）：三月初九，姐，你去年还给我煮了面。
△ 沈青梧攥紧黄纸，指节发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
沈青萝（把线匣推过去）：姐，你织吧，我走了，晚了要挨罚。
沈青梧（抓住她手腕）：今晚别回内务府，睡我这儿。
沈青萝（挣开）：不行，冯总管点了名要我值夜……
△ 门外忽然传来冯德全的笑声。
冯德全（门外）：青萝姑娘，线送完了？太后的匣子还等着你送回去呢。
沈青萝（脸色一白）：来了！
△ 沈青萝抽手跑出门，黄纸从沈青梧指缝滑落。
沈青梧（追到门口）：青萝——！
△ 走廊尽头，冯德全回头看了沈青梧一眼，笑意意味深长。
冯德全（慢悠悠）：沈姑娘，你妹的手可真巧，跟当年的你娘一个样。
△ 门被风带上，沈青梧站在原地，手里的黄纸被攥成一团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三月初九……三月初九是什么日子？
△ 她转身回到织机前，却发现锦面上那四个湿字不见了。
沈青梧（摸锦面）：娘？娘！
△ 锦面浮出一幅新画面——沈青萝被绑在冷宫的柱子上，嘴上塞着布。
沈青梧（失声）：青萝！
△ 画面里，冯德全站在沈青萝面前，手里捏着一根金线。
沈青梧（浑身发抖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青萝出事了。
△ 她抓起黄纸，纸角赫然印着内务府的暗记——那不是捡的，是沈青萝从药房偷换出来的。
沈青梧（把纸贴在心口）：傻丫头，你拿命换的东西，姐怎么敢忘。
△ 沈青梧吹灭油灯，提裙冲入夜色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冯德全，我妹少一根头发，我就把你的脸织进锦里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冷宫寻妹

△ 冷宫偏殿，沈青梧提灯推门，霉味扑面。
沈青梧（压低声音）：青萝？青萝你在哪——
△ 角落草堆里，沈青萝蜷成一团，手腕绑着麻绳。
沈青梧（扑过去解绳）：谁绑的你？谁！
沈青萝（半睁眼，气若游丝）：姐……送线的路上，冯公公说我偷东西。
沈青梧（手一顿）：你偷什么了？你连针都懒得穿。
沈青萝（干笑）：我没偷。他说我偷的是线，可那匣线……是太后赐的。
沈青梧（攥紧绳头）：赐线是幌子，钓的是我。
△ 沈青萝突然抓住她手腕，指甲掐进肉里。
沈青萝（急）：姐，你织的那幅像……冯公公说织成之日，就是咱俩的死期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他吓唬你。
沈青萝（撑起身）：不是吓唬！他还说，你娘当年也是这么死的。
△ 沈青梧手一抖，灯油洒在草堆上，火苗蹿起又灭。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娘的事……你听谁说的？
沈青萝（咳）：阿萦。她说娘死前，给太后织过一匹锦。
沈青梧（盯着火苗）：阿萦还说了什么？
沈青萝（摇头）：她只说了一句——你织得越多，忘得越快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人会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灯笼光扫过窗纸。
冯德全（门外，笑）：沈姑娘，太后说了，夜里冷宫风大，劝你早些回织阁。
沈青梧（扬声）：我妹妹病了，我背她走。
冯德全（推门半扇）：太后只许你一个人走。
沈青萝（推她）：姐，你走，别管我。
沈青梧（不动）：冯公公，我若不走呢？
冯德全（灯笼往前一递）：那老奴只好回话——沈家姐妹，今夜都在冷宫。
△ 沈青梧缓缓起身，把灯塞进沈青萝手里。
沈青梧（对门外）：好，我走。不过公公替我带句话给太后。
冯德全（挑眉）：姑娘请讲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那幅像，我今夜就能织完。织完之前，我妹妹少一根头发，锦上就多一张脸。
冯德全（笑容僵住）：……什么脸？
沈青梧（回头，盯着他）：太后最不想看见的那张脸。
△ 冯德全退后半步，灯笼晃了一下。
沈青萝（突然拽住姐姐衣角）：姐，我记起来了——娘死那天，也说过一样的话。
沈青梧（俯身）：娘说什么？
沈青萝（凑近她耳边，声音发颤）：她说，织到最后，别照镜子。
△ 沈青梧直起身，冯德全已退到院中，灯笼光里多出两道黑影。
冯德全（干笑）：沈姑娘，请吧。
沈青梧（跨出门槛，没回头）：青萝，等我。
沈青萝（望着她背影，喃喃）：姐……你耳后，什么时候多了根金线？
△ 沈青梧抬手一摸耳后，指腹勾出一缕细如发丝的金光。
沈青梧（愣在原地）：这是……什么时候的事？
△ 金线在她指间微微一颤，像一根活着的线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交换条件

△ 沈青梧指间金线还在颤，冯德全已将她押到太后寝殿外。
冯德全（压低嗓）：进去别多嘴，太后问什么，答什么。
沈青梧（攥紧金线）：我妹妹呢？
冯德全（笑）：织完先帝像，自然放人。
△ 殿门推开，崔令仪端坐佛前，手中佛珠不停。
崔令仪（闭目）：你耳后那根线，哀家也有过。
沈青梧（一震）：太后也织过命？
崔令仪（睁眼）：哀家织的是别人的命，你织的是自己的。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）：青萝在哪？
崔令仪（捻珠）：冷宫偏房，冻不着，饿不着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您到底要什么？
崔令仪（起身）：先帝像，三日内成型，少一丝都不行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我若说不呢？
崔令仪（抬手）：冯德全，去把青萝那丫头的手指——
沈青梧（截断）：我织。
△ 崔令仪从袖中取出一只青瓷小瓶，放在案上。
崔令仪（推瓶）：这是解药，每七日服一粒，可缓你忘事。
沈青梧（盯着药瓶）：缓，不是解。
崔令仪（含笑）：世上哪有真解药，只有交换。
沈青梧（拿起药瓶）：我要先见萧景珩一面。
崔令仪（手一顿）：见皇上？
沈青梧（直视）：先帝像里跪着的人是他，我得问清楚。
崔令仪（沉默片刻）：明日未时，御花园。
沈青梧（转身）：线不会骗人，太后最好也别骗我。
崔令仪（在她身后）：哀家从不骗人，哀家只换命。
△ 沈青梧踏出殿门，将药瓶塞进袖中，指腹又勾到那根金线。
冯德全（凑近）：姑娘，太后给的东西，可别乱吃。
沈青梧（侧目）：你怕我死得太慢？
冯德全（干笑）：我怕你死得太快，那幅像还没织完。
△ 沈青梧不再理他，快步走向冷宫方向，金线在夜色里泛出微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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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6集 御前对质

△ 御花园假山后，沈青梧跪在石阶下，萧景珩负手而立。
萧景珩（背对她）：太后准你来，倒是稀奇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陛下，先帝像里，您跪在血里。
萧景珩（转身，脸色骤沉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我织出来的，第一梭就是您的脸。
萧景珩（逼近）：你织的是先帝像。
沈青梧（不退）：线不会骗人，您跪着，血漫过膝盖。
△ 萧景珩一把攥住她手腕，力道发紧。
萧景珩（压着嗓子）：沈青梧，有些事织出来就得烂在锦里。
沈青梧（挣开）：我妹妹在冷宫，我烂不了。
萧景珩（别开脸）：你想要什么？
沈青梧（上前半步）：那天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萧景珩（沉默良久）：你真想知道？
沈青梧（点头）：我母亲也织过命，她死了。
萧景珩（闭眼）：那天，我杀了先帝。
△ 沈青梧后退一步，撞在假山石上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您弑父？
萧景珩（睁眼，眼底通红）：我端了那碗药，但我不知道有毒。
沈青梧（盯着他）：谁让您端的？
萧景珩（摇头）：我不能说，说了你活不过今晚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陛下怕太后，怕到连真话都不敢讲？
萧景珩（抓住她肩）：你以为我为什么让你织像？我要那幅锦自己说话。
沈青梧（愣住）：您想用我的锦，揭太后的底？
萧景珩（松手）：你织一寸，她老一分，我查一尺。
沈青梧（摸向耳后金线）：那我呢？我忘的事，谁来还？
萧景珩（转身，背影僵直）：织完像，我保你妹妹出宫，保你全身而退。
沈青梧（在他身后）：陛下拿什么保？
△ 萧景珩停步，从袖中取出一枚染血的玉佩，扔进她怀里。
萧景珩（没回头）：先帝咽气前，攥着这个，上面刻着你母亲的名字。
△ 沈青梧低头一看，玉佩上果然刻着“沈氏云娘”四字。
沈青梧（手抖）：我娘……是先帝的什么人？
萧景珩（远去）：问陆怀舟，他比我知道得多。
△ 沈青梧攥紧玉佩，耳后金线猛然一颤，疼得她弯下腰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这回，它到底想告诉我什么？
△ 假山后，冯德全的身影悄悄退入花丛，脸上笑意全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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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7集 弑父疑云

△ 沈青梧攥着玉佩冲进太医院偏房，陆怀舟正在碾药。
沈青梧（把玉佩拍在案上）：先帝咽气前攥着我娘的玉佩，你告诉我，我娘到底是谁？
陆怀舟（手停住）：你耳后的金线又长了。
沈青梧（逼近）：别岔开话。
陆怀舟（放下药碾）：你娘沈云娘，二十年前是织云阁最好的织命人，先帝私召她入宫织一幅锦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什么锦？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先帝要她织出“谁想杀他”。
△ 沈青梧指节发白，玉佩硌进掌心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她织出来了？
陆怀舟（别开视线）：织出来了。锦上那张脸，是先帝最信任的人。
沈青梧（脱口）：崔令仪。
陆怀舟（摇头）：不是。
沈青梧（愣住）：那是谁？
陆怀舟（从袖中取出一片残锦）：你娘死前，把最后半匹锦托人带给我。你自己看。
△ 残锦展开，锦面浮出一张年轻男子的脸，眉目间竟与沈青梧有三分相似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这脸……我见过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你当然见过。这是先帝年轻时。
沈青梧（猛地抬头）：我娘织的是先帝自己？
陆怀舟（指锦角）：看这里。
△ 锦角绣着两行小字：“云娘，朕若不死，你便活。”
沈青梧（嗓子发哑）：先帝知道有人要杀他，才让我娘织出凶手……凶手是他自己？
陆怀舟（收起残锦）：不是他自己。是“像他自己的人”。
沈青梧（瞳孔一缩）：萧景珩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陆怀舟一把将残锦塞回袖中。
陆怀舟（压着嗓子）：走。有人来了。
沈青梧（没动）：所以萧景珩承认“我杀了先帝”，他杀的是——
陆怀舟（打断）：今夜子时，织库后墙等我。带上玉佩。
△ 门被推开，冯德全端着药盘笑吟吟站在门口。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陆医官，太后请您去趟慈宁宫。现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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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8集 医官的秘密

△ 子时，织库后墙。沈青梧贴着墙根，陆怀舟从暗处闪出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冯德全找你做什么？
陆怀舟（扯开领口，锁骨下一道新伤）：问我先帝死前那半匹锦在哪。
沈青梧（盯着伤）：你说了？
陆怀舟（系回衣领）：我说烧了。他不信，拿烙铁试了试。
沈青梧（攥拳）：因为我。
陆怀舟（摇头）：因为我。我是先帝养子。
△ 沈青梧怔在原地，风卷着碎锦屑从脚边滚过。
沈青梧（声音很轻）：养子……所以脉案上你娘的名字，也是假的？
陆怀舟（从怀中取出一枚小印）：我娘是太医院女医，先帝让她暗中查一味毒。
沈青梧（接印辨认）：查到了？
陆怀舟（一字一顿）：查到了。毒在佛茶里，太后每日亲手泡给先帝。
沈青梧（后退一步）：萧景珩说茶是他端的。
陆怀舟（上前一步）：端茶的是他，下毒的是崔令仪。先帝知道，所以让我娘留了证据。
沈青梧（举起玉佩）：这玉佩……
陆怀舟（按住她手腕）：先帝临死前把玉佩交给萧景珩，让他转交“沈氏后人”。他等了十年才等到你入宫。
沈青梧（手在抖）：等我做什么？
陆怀舟（目光沉沉）：你娘织的最后一匹锦，能证明崔令仪换命弑君。先帝要你织完它。
△ 沈青梧耳后金线骤然发烫，她痛得单膝跪地。
陆怀舟（扶她）：金线又长了。
沈青梧（喘着气）：每织一寸，我就忘一件事……先帝要的东西，代价是我自己。
陆怀舟（沉默片刻）：还有一件事，我没告诉你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说。
陆怀舟（从袖中取出半幅旧锦，缓缓展开）：你母亲死前，把最后一匹锦交给了我。
△ 锦面浮出崔令仪与冯德全密谋的画面，锦角绣着两个字——“换命”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角）：换命……换谁的命？
陆怀舟（合上锦）：换你娘的命。崔令仪要的，从来不是先帝的天下。
△ 沈青梧猛地抬头，织库深处传来一声凄厉的喊叫，是沈青萝的声音。
沈青萝（画外）：姐姐——别织了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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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9集 遗锦现世

△ 织库内，沈青梧攥着半幅旧锦，指节发白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我娘的命……是崔令仪换走的？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换命咒要一命换一命，你娘织完那匹锦，人就没了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那我妹妹刚才那声喊——
陆怀舟（按住她肩）：先别去，冯德全的人已经封了织库外廊。
△ 沈青梧猛地甩开他，往门口冲了两步又停住。
沈青梧（回头）：你早知我娘的事，为什么到今天才拿出来？
陆怀舟（垂眼）：因为锦上还有一行小字，我直到昨夜才看清。
△ 他将旧锦翻过一角，背面金线绣着一行细字。
沈青梧（凑近，一字一顿）：换命咒成，织者代死，受者不老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受者……是崔令仪。
陆怀舟（点头）：你每织一寸，她便年轻一分。你母亲织完那幅像，她容光焕发，你娘油尽灯枯。
沈青梧（嗓音发紧）：所以先帝像……是拿我娘的命换的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不止一幅。这半幅锦上，冯德全的脸也在。
△ 沈青梧顺着他的手指看去，锦角冯德全的轮廓旁，还有一道模糊的侧影。
沈青梧（瞳孔一缩）：这个侧影……是我。
陆怀舟（声音更低）：你娘织到最后，把你也织了进去。
沈青梧（一把揪住他衣襟）：什么意思？
陆怀舟（任她揪着）：意思就是，你生来就是下一任织命人，崔令仪等的，从来都是你。
△ 廊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，火把光透过门缝。
冯德全（画外，笑）：陆医官，太后请您去问话——顺便，把织云阁那半幅旧料也带上。
△ 陆怀舟与沈青梧对视一眼，他迅速将旧锦塞进她袖中。
陆怀舟（极轻）：藏好。你娘的命，你妹妹的命，都在这上面。
沈青梧（攥紧袖口）：那你呢？
陆怀舟（转身朝门口走）：我去拖住他，你从后窗走。
△ 他推门出去，火把光瞬间吞没他的背影。
冯德全（画外）：哟，陆医官一个人？沈姑娘呢？
陆怀舟（画外，平静）：她早回房歇了，冯总管不信，尽管搜。
△ 沈青梧翻出后窗，落地时袖中旧锦滑出一角，月光照在“换命”二字上。
沈青梧（盯着那两个字，低声）：娘……你到底换给了谁？
△ 锦角忽然微微发烫，金线自己动了一下，像有生命。
沈青梧（手一颤）：线……不会骗人。
△ 那根金线缓缓游向锦面空白处，织出三个字——崔、令、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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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0集 换命之术

△ 织库内，沈青梧攥着半幅旧锦，指节发白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换命……我娘用命换了崔令仪的命？
陆怀舟（按住她手）：冷静。先帝暴毙那晚，太后一夜之间年轻十岁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你查了多久？
陆怀舟（垂眼）：三年。从你母亲咽气那天起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角）：那这“换命”二字，是谁绣的？
陆怀舟（翻过锦背）：你母亲。她绣到最后一针，就没力气了。
△ 沈青梧指尖抚过那歪斜的针脚，忽然缩回手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我认得这个结。她教我打的第一种结。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所以你每织一寸，崔令仪便年轻一分——
陆怀舟（一字一顿）：你每织一寸，也在替她续命。
沈青梧（猛地站起）：所以我娘的脸，也是这么没的？
陆怀舟（不答，从药箱取出一面铜镜）：你自己看。
△ 铜镜里，沈青梧耳边一根金线微微发亮。
沈青梧（摸向耳后）：这是什么时候——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你第一次上机那晚就有了。织得越多，长得越快。
沈青梧（攥镜）：那我停下来。
陆怀舟（摇头）：咒已经开了，你停，反噬的是青萝。
△ 沈青梧手一抖，铜镜落地，碎成两半。
沈青梧（踉跄一步）：她的命，拴在我手上？
陆怀舟（捡起碎镜）：还有一件事——换命咒的尽头，是织命人自己变成线。
沈青梧（盯着碎镜中自己的脸）：变成线，然后呢？
△ 碎镜里，她的倒影忽然眨了一下眼。
陆怀舟（背过身）：然后，被下一个人织进锦里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好一个太后。拿我的命，补她的脸。
陆怀舟（转身）：所以我才告诉你。你得赶在她换完之前——
△ 门外脚步声骤起，冯德全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。
冯德全（笑吟吟）：沈姑娘，太后听说你织得辛苦，特意赐了盏参茶。
△ 陆怀舟一把将旧锦塞进沈青梧袖中，自己挡在门前。
冯德全（推开门，目光扫过地上碎镜）：哟，这是怎么了？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手滑，摔了面镜子。
冯德全（弯腰捡起一片碎镜，对着光照）：碎得好，碎得好——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嘛。
△ 他将碎镜片收入袖中，转身时笑意一收。
冯德全（回头）：对了，太后还问——姑娘耳后那根线，怎么还没拔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阿萦告密

△ 织阁内，沈青梧正将旧锦往匣底压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匣子给我，你快走。
陆怀舟（按住匣盖）：我走了，谁替你挡？
△ 门被撞开，阿萦站在门口，身后跟着两名内侍。
阿萦（冷笑）：师姐，藏什么呢？让我也瞧瞧。
沈青梧（挡在匣前）：阿萦，你什么时候学会替冯总管跑腿了？
阿萦（踱步进来）：太后有旨，织阁所有旧锦，一律清点入册。
陆怀舟（上前一步）：陆某奉太医院之命，为沈姑娘诊脉，谁也不能动这屋子里的东西。
阿萦（挑眉）：陆医官，你护得了一时，护得了一世？
△ 阿萦猛地伸手去夺匣子，陆怀舟横臂一拦，匣子落地，旧锦滑出半幅。
阿萦（瞳孔一缩）：这锦……不是我织的。
沈青梧（捡起旧锦）：你看清楚，这上面的脸，是谁？
阿萦（脸色发白）：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不可能——
沈青梧（逼近）：你认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娘的手艺。
阿萦（后退）：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阿萦姑娘，你娘当年也在织云阁当差吧？
阿萦（猛地抬头）：你查我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冯德全让你来搜锦，可没让你认出这匹锦。
阿萦（攥紧袖口）：师姐，你听我一句，把锦烧了，还来得及。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线不会骗人。这锦上有一针，只有我娘会走。
△ 阿萦身子一僵，指尖微微发抖。
阿萦（咬牙）：好，我告诉你——你娘死前，冯德全来过织阁。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他来做什么？
阿萦（别开脸）：拿走了一匹锦，还留下了一句话。
陆怀舟（追问）：什么话？
阿萦（转回头，眼里带泪）：他说——织命的人，命不由己。
△ 院外突然传来冯德全的笑声，由远及近。
冯德全（画外）：阿萦姑娘，太后还等着你回话呢。
阿萦（脸色骤变，压低声音）：师姐，匣子底下还有一层。
△ 阿萦转身快步出门，与冯德全擦肩而过。
冯德全（站在门口，笑吟吟）：沈姑娘，参茶凉了，怎么不喝？
沈青梧（端起茶盏，指尖发白）：冯总管来得正好——这锦，您认得吗？
△ 冯德全脸上笑容一僵，目光落在那半幅旧锦上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血溅织机

△ 织阁门被撞开，冯德全带家将涌入，直扑箱笼。
冯德全（笑吟吟）：沈姑娘，太后口谕，织阁旧料一律封存待验。
沈青梧（挡在箱前）：箱里是废线，封了我就开不了机。
冯德全（抬手）：那就连人带箱，一并请去内务府。
△ 陆怀舟猛地上前，将箱中旧锦抽出，塞进自己襟内。
陆怀舟（平静）：冯总管，这锦上沾了疫气，太医院要带回焚毁。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陆医官，你当咱家不识货？
陆怀舟（往前一步）：你识货，可你识疫吗？前日冷宫死了两个宫人，摸的就是这种料子。
冯德全（后退半步）：……你少拿疫病唬人。
沈青梧（接口）：冯总管若不信，尽可上手摸——摸完，我替你请太医。
△ 冯德全盯着陆怀舟襟口，脸色阴晴不定。
冯德全（挥手）：撤。陆医官，这锦你最好真烧了。烧不干净，太后那儿，咱家替你回话。
△ 家将退尽，门一合，陆怀舟靠着织机滑坐在地，襟口渗出暗红。
沈青梧（扑过去）：你背上——什么时候伤的？
陆怀舟（扯出旧锦塞回她手里）：方才进门，冯德全的人先捅了一刀。
沈青梧（手抖）：你疯了，拿命护一匹布。
陆怀舟（喘着气）：布上是你娘的脸……你忘了，我不能让你也没了。
△ 沈青梧将旧锦铺上织机，金线自行穿入梭眼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我强织一梭，替你止血。
陆怀舟（抓住她腕子）：不能织！你每织一寸，就忘一事——
△ 沈青梧推开他的手，梭子落机。
△ 锦面金光一闪，陆怀舟背上的伤口缓缓收合，他脸色却一寸寸白下去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，声音发飘）：陆医官……你叫什么来着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3集 忘名

△ 织机前，陆怀舟背上的血浸透衣料，沈青梧的手仍按在梭上。
陆怀舟（压着喘息）：松手……这匹锦吃的是你的记性。
沈青梧（盯着他后背）：你替我挨那一刀的时候，怎么不松手？
陆怀舟（苦笑）：我查了十年噬忆症，不能看着它把你吃空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那就看着我救你，别说话。
△ 她手腕一沉，第二梭穿过经线，锦面浮起淡金光纹。
陆怀舟（猛地抬头）：沈青梧，你停下——你妹妹的生辰，你还记得吗？
沈青梧（手一顿）：十月初七……不对，是初九？
陆怀舟（声音发紧）：你昨天还说得一字不差。
沈青梧（咬牙）：陆怀舟，你少拿话乱我心，线不会骗人。
陆怀舟（低喝）：骗你的就是这根线！你娘的脸已经在锦上淡了！
△ 沈青梧低头看锦，母亲的面容果然只剩一团模糊的轮廓。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那就让它淡……你的血再流一炷香，人就没了。
陆怀舟（抓住她手腕）：你把我拖下织机，我自己能封穴止血。
沈青梧（甩开）：你封得住背上的，封得住你中的那记毒掌吗？
陆怀舟（一愣）：你说什么毒掌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冯德全的人袖里藏针，针上有药，我在锦上看见了。
陆怀舟（脸色骤变）：你织的是我……你疯到拿自己做引子？
沈青梧（轻声）：线不会骗人，可我也不想骗你。
△ 第三梭落下，锦面金光暴涨，陆怀舟背上的伤口彻底合拢。
△ 沈青梧踉跄半步，扶住织架，眼神一点点空下去。
陆怀舟（起身扶她）：沈青梧？你看着我，我是谁？
沈青梧（茫然）：你是……太医院的人。
陆怀舟（手一僵）：名字呢？我叫什么？
沈青梧（皱眉想了很久）：陆……陆什么舟？我明明记得的。
陆怀舟（背过身，声音发哑）：忘了我没关系，别忘了你娘怎么死的。
沈青梧（忽然抬头）：陆怀舟——你背上那道疤，是你自己划的吧？
△ 陆怀舟浑身一震，缓缓回头，眼底血丝翻涌。
陆怀舟（低不可闻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沈青梧（盯着他）：因为锦上还有一张脸，是你小时候跪在雪地里的样子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4集 青萝的抉择

△ 冷宫偏殿，沈青萝从枕下摸出一张折起的药方。
沈青萝（压低嗓子）：姐，这是太后宫里流出来的方子。
沈青梧（没接）：你偷的？
沈青萝（塞进她手心）：我伺候她喝药时抄的，背面有字。
△ 沈青梧翻过药方，指尖一顿。
沈青梧（念出声）：沈青梧，卒于织成日。
沈青萝（抓住她胳膊）：姐，别织了，咱们想办法出宫。
沈青梧（把药方折好）：出宫？你当宫门是织云阁的门？
沈青萝（急得跺脚）：那你等死吗？我偷方子的时候手都在抖！
沈青梧（盯着她）：你手抖，是因为怕，还是因为想起来了？
沈青萝（愣住）：想起什么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你被关进来那天，连我都不认得，今天怎么知道我是你姐？
△ 沈青萝脸色一白，后退半步。
沈青萝（声音发虚）：我……我就是想起来了。
沈青梧（逼近）：太后让你来送这个，是想看我怕不怕，还是想让你亲手递刀？
沈青萝（突然哭腔）：姐，她说我要是办成了，就放我们俩走！
沈青梧（别开脸，嗓子发紧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你刚才那句话说谎了。
△ 沈青萝扑通跪下，死死抱住她的腿。
沈青萝（仰头）：姐，我求你了，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，别织了！
沈青梧（低头看她，声音很轻）：青萝，你抬头，看着我的眼睛再说一遍。
△ 沈青萝嘴唇哆嗦，眼神往旁边一躲。
沈青梧（缓缓蹲下，替她擦泪）：回去告诉太后，药方我收下了。
沈青萝（抓住她手腕）：姐——
沈青梧（按住她手）：织成之日，我自有安排。你只管活着，等我来接你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5集 倒计时

△ 织云阁内，沈青梧独坐机前，指尖捻着一根断线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人会。
△ 她将药方凑近烛火，背面字迹在光下慢慢显形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沈青梧，卒于织成日。
沈青梧（攥紧药方）：七日。我只剩七日。
△ 门被推开，陆怀舟提药箱疾步进来。
陆怀舟（放下药箱）：我翻遍太医院脉案，换命咒的解法只有一途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说。
陆怀舟（压着嗓子）：织咒者死，咒自解。你娘当年就是这么选的。
沈青梧（沉默片刻）：那我妹呢？咒不解，青萝就得替我去死。
陆怀舟（别开脸）：所以我今夜来，是想问你一句——你舍得吗？
沈青梧（起身，走到窗前）：我娘舍得我，我凭什么舍不得自己。
△ 窗外忽起脚步声，陆怀舟一把按住她肩膀。
陆怀舟（急）：有人来了。
△ 门被踹开，萧景珩一身玄衣立在门口，目光落在药方上。
萧景珩（冷声）：七日，是崔令仪给你的期限，还是你给自己定的？
沈青梧（不跪）：陛下深夜闯织阁，不怕太后的人看见？
萧景珩（跨步进门，反手关门）：我帮你毁掉那幅像。
沈青梧（愣住）：你说什么？
萧景珩（盯着她）：先帝像一毁，换命咒断了根，你就不用死。
陆怀舟（上前）：陛下可知，毁像者会遭反噬，轻则呕血，重则——
萧景珩（打断）：朕的命，朕自己算。
△ 沈青梧后退半步，撞上锦架，锦面忽然浮出一角。
沈青梧（低头看锦，声音发紧）：陛下……
萧景珩（走近）：怎么？
沈青梧（指尖发抖）：锦上……多了一个人。
△ 锦面之上，萧景珩跪地端茶，茶盏旁站着一个模糊人影。
萧景珩（脸色骤白）：这个人，朕没见过。
沈青梧（转头看他）：可线不会骗人。陛下，你端那杯茶的时候，旁边站着谁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6集 帝王之盟

△ 织云阁内，萧景珩仍盯着锦面，手指攥得发白。
萧景珩（哑声）：那杯茶，是太后让我端的。旁边的人……我真不记得。
沈青梧（收回视线）：陛下记不得，锦记得。再织一寸，脸就出来了。
萧景珩（转身逼视）：你织一寸，忘一事。织到那张脸，你还认得出你妹妹吗？
沈青梧（手按机梭）：所以陛下要快。毁像，趁我还记得青萝。
陆怀舟（拦在两人之间）：毁像需帝王血染线，但反噬会落在陛下身上，此事须从长计议。
萧景珩（冷笑）：从长？她只剩七日，你让朕从长？
沈青梧（忽然开口）：陛下，你为什么要帮我？
△ 萧景珩沉默，走到织机前，指腹抚过经线。
萧景珩（低声）：先帝死那天，我跪在血里，端了那杯茶。这十几年，我夜夜梦见那间殿。
萧景珩（抬头）：我不想再跪了。
沈青梧（盯着他）：结盟可以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
萧景珩（挑眉）：讲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织出先帝真正死因。我要让朝堂上所有人看见，先帝是怎么死的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你要翻的是太后的案，也是朕的案。
沈青梧（毫不退让）：线织出来是什么，就是什么。陛下若怕，现在走还来得及。
△ 萧景珩伸出手，指尖悬在机梭上方。
萧景珩（低声）：朕与你击掌为盟。
△ 两人指尖相触的一瞬，织机猛地一震，锦面泛起白光。
陆怀舟（惊）：锦在自行走线！
△ 三人同时低头——锦上浮出红烛高照，萧景珩与沈青梧并肩而立，身上是大婚礼服。
沈青梧（猛地缩手）：这……不可能！
萧景珩（盯着锦面，声音发沉）：朕从未下过赐婚的旨。
沈青梧（转头看他，脸色惨白）：可线不会骗人。陛下，这锦织的……是将来，还是有人想让我们看见的将来？
△ 殿外传来冯德全尖细的嗓音。
冯德全（画外）：太后口谕——沈青梧今夜所织之锦，即刻封存，不得私藏！
△ 萧景珩一把扯下锦面，塞进沈青梧怀里。
萧景珩（压低声音）：藏好。明日午时，御书房见。
沈青梧（攥紧锦）：陛下不怕冯德全看见你？
萧景珩（转身走向门口）：朕是天子，他敢看，朕就让他瞎。
△ 门开，冯德全的笑脸僵在门槛外，萧景珩与他擦肩而过。
冯德全（皮笑肉不笑）：陛下深夜来织阁，真是好雅兴。
萧景珩（头也不回）：冯总管，太后让你盯的是织锦，不是朕。
△ 冯德全目送萧景珩走远，缓缓转头，盯住沈青梧怀中的锦。
冯德全（阴笑）：沈姑娘，太后还让我带句话——
冯德全（一字一顿）：你娘当年织到第几梭，你还记得吗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7集 靖王逼宫

△ 织阁内，沈青梧将萧景珩的大婚锦像卷起塞进机底。门外甲胄声骤起。
沈青梧（攥紧线梭）：外头怎么有兵甲声？
△ 冯德全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两名带刀禁军。
冯德全（拂尘一甩）：靖王殿下带兵入宫了，太后有旨，织阁所有人不得走动。
沈青梧（站起）：靖王逼宫，你锁我做什么？
冯德全（冷笑）：锁你？太后是怕你织出不该织的东西。
△ 殿外传来萧景琰的高声，冯德全转身望向殿门方向。
萧景琰（殿外，声如洪钟）：萧景珩，交出传位诏，臣弟饶你不死！
冯德全（回头盯沈青梧）：听见了？今夜这宫里，谁赢还不一定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冯总管，你替太后办了一辈子脏事，就没想过她哪天也把你织进去？
冯德全（脸色一沉）：沈姑娘，嘴上痛快，命可不长。
△ 殿门被猛地撞开，萧景琰一身甲胄踏入，剑尖滴血。
萧景琰（扫视屋内）：冯德全，滚出去，本王有话问她。
冯德全（赔笑后退）：殿下，太后吩咐——
萧景琰（剑锋一指）：本王说，滚。
△ 冯德全咬牙退出，殿门合拢。萧景琰收剑，快步走到沈青梧面前。
萧景琰（压低声音）：沈青梧，我哥被太后软禁在偏殿，传位诏根本不在他手里。
沈青梧（一怔）：那你逼宫逼的是谁？
萧景琰（一字一顿）：逼的是太后，她手里那份诏书，是假的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假的？你怎么知道？
萧景琰（从怀中取出一角黄绢）：先帝临终前，把真诏交给我，上面写的继位人——是你。
△ 沈青梧手中线梭落地，滚到萧景琰靴边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靖王殿下，你拿一个织工寻开心？
萧景琰（将黄绢塞进她手心）：织命人之后，可继大统。先帝亲笔，你自己看。
△ 殿外忽然传来崔令仪的笑声，由远及近。
崔令仪（殿外，笑意森然）：景琰，你要找的诏书，哀家替你拿来了。
△ 殿门大开，崔令仪手捧一卷明黄诏书，缓步而入，冯德全紧随其后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8集 诏书真假

△ 织阁内，沈青梧将新锦铺上织机，萧景珩负手立于窗前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靖王逼宫那日，太后当众拿出的诏书，你信？
萧景珩（背对她）：先帝遗诏，朕亲眼见过，传的是朕。
沈青梧（抚过锦面）：可我织出来的，是崔令仪提笔改诏的画面。
萧景珩（猛地转身）：你确定？
沈青梧（抬头直视）：线不会骗人。
△ 萧景珩大步走到织机前，指尖按在锦面。
萧景珩（声音发沉）：若诏书被改，朕这三年，坐的就是假龙椅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真假不在龙椅，在人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冯德全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两名内侍。
冯德全（笑眯眯）：陛下也在？巧了，太后命老奴来取新锦。
萧景珩（挡在织机前）：朕还没看够，冯总管急什么。
冯德全（躬身）：太后说了，先帝像关乎国体，一日不可耽搁。
沈青梧（冷冷）：锦未织完，取走也是废布。
冯德全（眯眼）：沈姑娘，太后还说了——若你织不出，就换人织。
△ 冯德全从袖中抽出一卷黄绸，展开半截。
冯德全（一字一顿）：这是太后新拟的旨意，换沈青萝上机。
沈青梧（手一抖）：我妹妹不懂织锦。
冯德全（收绸）：懂不懂不重要，太后要的是沈家人的手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冯德全，你敢动沈青萝，朕先砍你的手。
冯德全（退后一步）：陛下息怒，老奴只是传话。
△ 冯德全转身欲走，又停住，回头看向沈青梧。
冯德全（阴笑）：沈姑娘，太后让我问你一句——
冯德全（压低声音）：你织的到底是先帝的脸，还是你自己的命？
△ 沈青梧指尖一颤，梭子从手中滑落，砸在锦面上。
萧景珩（抓住她手腕）：别慌，朕在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，声音发紧）：陛下，锦上……又多了一张脸。
△ 锦面浮现出冯德全跪在血泊中的画面，三人同时愣住。
冯德全（脸色煞白）：这、这是什么？
沈青梧（缓缓抬头）：冯总管，你猜，这是几日后的事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9集 记忆崩塌

△ 织云阁内，沈青梧手按锦面，冯德全脸色煞白退后两步。
冯德全（强撑冷笑）：妖言惑众，咱家不信这个。
沈青梧（盯着他）：信不信由你，锦上从不说谎。
冯德全（拂袖）：三日之内，太后要见先帝像全貌，织不出来——
沈青梧（打断）：冯总管，你袖口沾了朱砂。
△ 冯德全低头看袖，脸色骤变。
冯德全（压低声音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跪在血里的人，袖口才有朱砂。
冯德全（后退撞门）：你、你少装神弄鬼！
△ 冯德全仓皇离去，门重重合上。
萧景珩（转身看她）：你刚才那话，是诈他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锦上真有，只是我没说全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你还看见了什么？
沈青梧（抬手按额）：冯德全身后……站着太后。
△ 她忽然踉跄，扶住织机。
萧景珩（伸手扶住）：怎么了？
沈青梧（茫然抬头）：陛下，我刚才……在做什么？
萧景珩（脸色一变）：你在说冯德全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冯德全……是谁？
△ 萧景珩手一僵，死死盯着她。
萧景珩（压着嗓子）：沈青梧，你看着朕。
沈青梧（眼神发空）：陛下，我好像……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
萧景珩（攥紧她手腕）：你忘了织法？
沈青梧（摇头，声音发抖）：不，我忘了……我为什么要织。
△ 她低头看向锦面，梭子在手边，却像第一次见。
沈青梧（轻声）：这线……该往哪走？
萧景珩（一把扣住她手）：别碰机子。
沈青梧（挣扎）：放开，我得织，有人在等。
萧景珩（低吼）：谁在等？你说出来。
沈青梧（愣住）：我……不知道。
△ 门外传来急促脚步声，阿萦推门而入。
阿萦（盯着织机）：太后有令，沈青梧交出手上锦样。
萧景珩（冷声）：朕在此，轮不到你传令。
阿萦（跪下，却抬着眼）：陛下，太后说，沈姑娘若再织一梭——
阿萦（顿了顿）：就永远想不起自己是谁。
△ 沈青梧浑身一颤，转头看向锦面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我娘……我娘长什么样？
△ 满室寂静，无人能答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0集 空白锦

△ 织云阁，阿萦站在织机前，手已按上梭子。
阿萦（盯着锦面）：太后说了，这机子谁都能上。
沈青梧（挡在机前）：你上机，织得出东西吗？
阿萦（冷笑）：你忘得差不多了，还嘴硬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阿萦，退下。
阿萦（不跪，反而坐下）：陛下，太后懿旨，试织一梭。
△ 阿萦抬手，梭子穿过经线。
△ 锦面纹丝不动，一片空白。
阿萦（手一抖）：不可能。
沈青梧（扶着机架）：线认人，不是你手不巧。
阿萦（咬牙）：闭嘴！你连自己名字都快忘了。
△ 阿萦再落一梭，锦面依旧空白。
阿萦（猛地站起）：为什么？凭什么只有你——
阿萦（声音发尖）：我比你早入阁三年，我背得下所有织谱！
沈青梧（轻声）：织谱是死的，线是活的。
阿萦（一把扯住她衣领）：那你告诉我，怎么才算活？
萧景珩（上前扣住阿萦手腕）：松手。
阿萦（被甩开，跌坐在地）：陛下护着她，可她连您是谁都记不清了。
△ 萧景珩动作一顿，回头看向沈青梧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陛下……我记得您。
萧景珩（一怔）：记得什么？
沈青梧（皱眉）：您……您抓过我的手腕，很多次。
萧景珩（哑声）：还有呢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再深的，像隔着一层水。
△ 阿萦忽然笑了，笑声发冷。
阿萦（慢慢站起）：太后说得对，你撑不过三日。
阿萦（转身往外走）：我去回话——沈青梧，废了。
△ 门合上，阁内只剩两人与一架空锦。
萧景珩（低问）：你方才说，线是活的，什么意思？
沈青梧（伸手摸上锦面）：锦记得我忘的事。
△ 她指尖触到锦面，一道微光浮出。
△ 锦上现出阿萦跪在她面前、双手捧线的画面。
沈青梧（愣住）：阿萦……在求我。
萧景珩（眯眼）：求你什么？
沈青梧（盯着锦，喉咙发紧）：求我……别把她的手艺，也一起忘掉。
△ 她指尖一颤，锦面画面散尽，重新空白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你还能织吗？
沈青梧（缓缓坐上机前）：不知道。
△ 她握住梭子，闭上眼。
沈青梧（轻声）：但线不会骗人。
△ 第一梭落下，锦面浮出一行未成的字——她自己的名字，缺了最后一笔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1集 原谅与利用

△ 织机前，沈青梧盯着锦面那缺了一笔的名字，手指悬在半空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最后一笔……织不上。
萧景珩（上前一步）：名字织不全，说明什么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说明我忘的，正好是那一点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，阿萦端着一匣线走进来。
阿萦（把匣子搁下）：我听说你织不出东西了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你来做什么。
阿萦（蹲下，平视她）：来教你。你娘教过我的，你还记得吗？
沈青梧（手一紧）：我娘教你什么。
阿萦（笑）：教我认线。你忘了，我替你记得。
萧景珩（冷声）：阿萦，你倒是会挑时候。
阿萦（不看他）：陛下，织云阁的事，您插不上手。
△ 萧景珩看了沈青梧一眼，退到门边。
沈青梧（盯阿萦）：你到底想要什么。
阿萦（递过一根线）：想要你不恨我。上回告发你藏锦，我夜里睡不着。
沈青梧（接过线，指尖一顿）：这根线……是旧的。
阿萦（垂眼）：你娘的旧线。我偷藏的，一直没敢用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你偷我娘的线，还来求我原谅？
阿萦（咬唇）：我偷线是想学你娘的手艺，学成了，就能替你守住织云阁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手艺不是守出来的。
阿萦（起身，走到机侧）：那你教我。你织一梭，我跟一梭。
△ 沈青梧把旧线绕上梭子，落下一梭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）：你看着，这一梭下去，走的是经纬的根。
阿萦（凑近）：根？
沈青梧（手不停）：根错了，整幅都歪。你以前就是根没扎稳。
阿萦（沉默一瞬）：那我这回扎稳。
△ 锦面浮起一线浅纹，阿萦伸手去碰。
阿萦（轻声）：成了……真的成了。
沈青梧（避开她的手）：别碰。织命锦，碰一下就会记错东西。
阿萦（缩手，忽而一笑）：记错……那要是换一根线呢？
沈青梧（警觉）：你说什么。
阿萦（从袖中抽出一缕暗金线）：这根，是我自己的线。你教我用你的机，我替你织完那一点。
沈青梧（起身拦）：放下。
阿萦（退到机后）：就一梭。你欠我一回原谅。
△ 阿萦手腕一翻，暗金线已上机。
沈青梧（扑过去）：阿萦——
△ 梭子落下，锦面猛地一暗，浮出一幅新画。
沈青梧（僵住）：这是……
阿萦（后退半步，脸色发白）：我没想织这个。
△ 锦上画面清晰：萧景珩端着一盏茶，递到先帝手中。
萧景珩（从门边大步过来，声音骤冷）：阿萦，你换的是什么线！
阿萦（发抖）：是……是冯总管前日塞给我的。
沈青梧（转头看萧景珩，一字一句）：陛下，茶，是你端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2集 毒杀真相

△ 太医院偏房，陆怀舟将锦上黑气取样，滴入银盘。
陆怀舟（盯着银盘）：银变黑，是乌头碱。
沈青梧（站在门边）：慢性毒？
陆怀舟（点头）：每日一点，三年方成，先帝脉案写的却是暴毙。
沈青梧（攥紧袖口）：那盏茶，是萧景珩端的。
陆怀舟（放下银盘）：端茶的手未必是下毒的手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可他亲口认了。
△ 门被推开，萧景珩立在廊下，身后无人。
萧景珩（跨进门）：你织出来了。
沈青梧（不避不让）：那盏茶，你端了几年？
萧景珩（坐下，自己倒茶）：三年零四个月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你亲手毒死了你父皇。
萧景珩（举杯不饮）：毒是崔令仪给的，她说这是安神茶。
陆怀舟（冷声）：太医院从无此方。
萧景珩（放下杯）：我知道。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）：知道你还端？
萧景珩（抬头，眼底发红）：因为我不端，她就杀青萝。
△ 沈青梧僵在原地，手指掐进掌心。
沈青梧（从牙缝里）：我妹妹……什么时候成了你的软肋？
萧景珩（别开脸）：你入宫那天，她跪在御书房外，求我保你。
沈青梧（喉咙哽住）：她没跟我说过。
萧景珩（起身）：她说了，你就不会安心织锦。
△ 陆怀舟将银盘推到他面前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这毒，太后自己也在喝。
萧景珩（一怔）：什么？
陆怀舟（翻出脉案）：她每日佛茶里，同样有乌头碱。
沈青梧（猛然想起）：所以她脸不老，是靠换命撑着的。
△ 萧景珩猛地攥碎手中茶杯，血顺指缝滴落。
萧景珩（压着嗓子）：她拿我当刀，也拿自己当药。
沈青梧（盯着那滴血）：陛下，这滴血，敢不敢滴上锦？
△ 萧景珩抬手，血珠悬在锦面上方。
萧景珩（看她）：滴上去，我就再没退路。
沈青梧（迎上目光）：你要的，不就是真相吗？
△ 血珠落下，锦面炸开一片猩红，浮出崔令仪的脸——脸皮之下，隐约是另一张更年轻的面孔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3集 端茶之人

△ 织锦阁内，血珠在锦面洇开，猩红渐收，浮出崔令仪年轻面孔的轮廓。
沈青梧（指尖抚过锦面）：这张脸下面，还压着一个人。
萧景珩（攥紧流血的手）：你想问什么，一次问完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先帝的佛茶，是谁端的？
萧景珩（沉默片刻）：是我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你亲手端了三年？
萧景珩（别开脸）：她拿青萝的命压我，一天不端，送一根断指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我妹妹的命，你拿来换什么？
萧景珩（猛地回头）：换你进宫织像！你以为三日之限是谁求来的？
△ 沈青梧手一抖，梭子落地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所以从头到尾，我都是你们案板上的一根线。
萧景珩（逼近一步）：我若真想害你，今晚就不该让你看见这滴血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陛下是怕我织到一半忘了仇人是谁吧。
萧景珩（一字一顿）：我怕的是你织完了，连仇都记不住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，冯德全的笑声先到。
冯德全（推门）：陛下也在？老奴来得不是时候。
萧景珩（不动声色挡在锦前）：冯总管深夜进织锦阁，谁准的？
冯德全（躬身）：太后听说陛下在这儿，让老奴送盏参茶来。
沈青梧（盯着茶盏）：太后赏的茶，我不敢喝。
冯德全（笑）：姑娘说笑，太后疼你，比疼亲闺女还甚。
萧景珩（接过茶盏）：朕替你喝。
△ 萧景珩仰头饮尽，冯德全笑意僵在脸上。
冯德全（后退）：那……老奴告退。
沈青梧（等脚步远了）：茶里有东西？
萧景珩（放下茶盏）：没有。她在试我，敢不敢当着你的面喝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那陛下为什么喝？
萧景珩（看她）：因为我问她——那我娘呢。
△ 锦面忽地一颤，新线自行浮起，织出半张妇人侧脸。
沈青梧（扑到锦前）：这是我娘的脸！她织进先帝像里了？
萧景珩（喉结滚动）：你娘死前最后见的人，是冯德全。
沈青梧（猛地转头）：你早知道了？
萧景珩（攥拳）：我今晚来，就是告诉你——下令的是崔令仪，动手的是冯德全。
△ 锦上妇人侧脸缓缓睁眼，眼角一滴线泪落下。
沈青梧（指节发白）：线不会骗人。这滴泪，是她在喊冤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4集 母亲之死

△ 猩红锦面上，崔令仪的脸皮裂开一道细缝。沈青梧指尖悬在锦上，不敢落。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这张脸下面……还有一张脸。
萧景珩（握紧伤手）：我拿血换来的，就这一眼？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陛下这滴血，替我压住她半个时辰，够了。
△ 沈青梧从袖中抽出一卷泛黄脉案，摊在锦旁。
萧景珩（眯眼）：太医院的旧档？你从哪弄来的？
沈青梧（指尖点住一处）：陆怀舟查了三年，先帝暴毙那夜，脉案被人撕走一页。
萧景珩（身子一僵）：撕走的那页，写的是什么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写的是我娘的名字。
△ 萧景珩后退半步，撞翻案上药碗。
萧景珩（声音发哑）：你娘……跟先帝的死有关？
沈青梧（眼圈发红）：不止有关。她织出真相那晚，人就没了。
萧景珩（别开脸）：那晚宫里下了封口令，我以为是太后杀的人。
沈青梧（逼视）：下令的是崔令仪，动手的是谁？
△ 萧景珩沉默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萧景珩（极低）：冯德全。
沈青梧（猛地攥住脉案）：所以这些年他见我就笑——
萧景珩（打断）：他笑，是因为你越像你娘，他越怕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怕？他昨晚还来催我多织两寸。
萧景珩（抓住她手腕）：催你织，就是催你死。你娘织完先帝像，第二日就暴毙。
△ 沈青梧甩开他的手，转身扑向织机，梭子攥得死紧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我娘织的是真相，他们杀她灭口。
沈青梧（回头，泪光里全是狠）：那我把真相织得满朝都看见。
萧景珩（上前一步）：满朝看见之前，你先告诉我——脉案撕走那页，你娘写了什么？
沈青梧（从怀中又抽出一角碎纸，声音发抖）：写了半句。
萧景珩（接过，念出）：换命咒成，则织者……
△ 碎纸边缘被烧焦，后面字迹全无。
沈青梧（盯着那焦痕）：后面的字，被冯德全烧了。
萧景珩（将碎纸按在锦面）：烧不掉。你娘把下半句，织进了这匹锦里。
△ 锦面猩红翻涌，浮出半行金线小字，正是残纸上的笔迹。
沈青梧（逐字念出）：换命咒成，则织者之母，永为药引。
萧景珩（脸色骤变）：药引——你娘不是被灭口，是被拿去续命了？
沈青梧（跌坐机前，喃喃）：她脸不老……她脸不老是因为……
萧景珩（蹲下，按住她肩）：因为你娘，还活着——活在她脸皮底下。
△ 沈青梧猛地抬头，眼中血丝密布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字）：那我要织的，就不是先帝像了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你要织什么？
沈青梧（抓起梭子，指节发白）：织一张脸，把我娘从她皮底下，唤出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5集 皮底之脸

△ 织房内，沈青梧握梭的手被萧景珩按住。
萧景珩（压着嗓子）：你疯了？织脸反噬，先碎的是织者自己的魂魄。
沈青梧（甩开）：我娘被人生吞了半条命，你还跟我讲反噬？
萧景珩（逼近一步）：讲反噬，是因为我试过——我替她端了十年佛茶，换不回一个活人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所以你就看着我娘的脸，喊她太后？
萧景珩（别开脸）：我喊不出口，才日日不敢抬头看她。
△ 门外脚步急响，陆怀舟推门而入，手中药匣未放稳。
陆怀舟（气息未匀）：沈青梧，你母亲当年入宫，不是织工名册上的人。
沈青梧（猛回头）：那她是什么？
陆怀舟（放下药匣）：是崔令仪的同门师妹，换命咒的第二个活契。
萧景珩（一滞）：第二个……那第一个是谁？
陆怀舟（看向沈青梧）：是你。你出生那天，咒就落在你身上了。
沈青梧（踉跄半步）：所以我织一寸，她就年轻一分，我娘就少一分？
陆怀舟（点头）：你织的是崔令仪的寿，你娘的魂，是押在机上的利息。
△ 沈青梧低头看自己掌心，一道金痕正缓缓延向腕间。
萧景珩（抓住她手腕）：这痕从什么时候有的？
沈青梧（怔怔）：今早。我忘了昨天织到第几梭——我连这个都忘了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痕过心口，你就彻底是她的机了。
沈青梧（忽然笑了，笑得发冷）：那正好，我就在心口之前，织完那张脸。
萧景珩（低吼）：你要拿命换你娘，问过我没有？
沈青梧（直视他）：你连先帝的死都不敢认，凭什么管我的命？
△ 萧景珩被这一句钉在原地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陆怀舟（急声）：还有一件事——冯德全今早去了织库，翻走了你娘当年留的那匹旧锦。
沈青梧（脸色骤变）：他往哪去了？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太后寝宫。他说，要拿它换自己的命。
△ 沈青梧抓起梭子转身冲出门，金痕一路烧到小臂。
萧景珩（追出一步，嘶声）：沈青梧——你回来！
沈青梧（头也不回）：我回来的时候，要么带着我娘，要么带着那匹锦——不会空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6集 笑面虎破防

△ 织库暗格前，冯德全把一册黄绢塞进沈青梧手里。
冯德全（急促）：咒本在这儿，我偷了半宿。
沈青梧（翻开）：换命咒……以亲缘为引，以记忆为薪。
冯德全（抹汗）：沈姑娘，我这条命可交你手里了。
沈青梧（合上咒本）：冯总管，你替太后办差多少年了？
冯德全（苦笑）：二十三年，从她还是贵妃那会儿起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那你记得，先帝暴毙那晚，你在哪儿？
冯德全（一顿）：在……在殿外守着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可咒本上写着，换命需近身喂药之人。
△ 冯德全脸上的笑一点点僵住。
冯德全（声音发紧）：你是说……那碗药，是我端的？
沈青梧（逼近）：太后让你端，却从没告诉你，那碗药要的是先帝的命。
冯德全（扶住织机）：她骗我……她说那是安神汤！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安神汤，安的是她的神。
△ 冯德全猛地抬头，眼中血丝翻涌。
冯德全（嘶声）：我替她杀了先帝，她还要杀我灭口？
沈青梧（递过锦角）：这锦上，你被拖去乱葬岗的画面，已经浮出来了。
△ 冯德全盯着锦上自己的脸，浑身发抖。
冯德全（咬牙）：好……好得很。
沈青梧（收起咒本）：你帮我做最后一件事。
冯德全（抬头）：什么事？
沈青梧（压低声音）：明日早朝，你当着满殿的人——把太后的佛茶端给萧景珩。
冯德全（惊）：你要我毒皇上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我要你，把茶泼在太后脸上。
△ 冯德全愣住，随即露出二十年来第一个真笑。
冯德全（低声）：泼她脸上……这差事，我接。
△ 门外，阿萦的影子在窗纸上缓缓退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7集 咒本到手

△ 织云阁内，冯德全把一卷泛黄帛书拍在案上。
沈青梧（翻看帛书）：换命咒原本……你真从太后寝殿偷出来了？
冯德全（抹汗）：昨夜她礼佛三个时辰，我才有机会下手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她没发现？
冯德全（冷笑）：她眼里只有那面镜子，哪有空看我。
沈青梧（收帛书）：你怕了。
冯德全（压着嗓子）：我伺候她二十年，头一回见她睡觉不卸妆。
沈青梧（手上动作一顿）：什么意思？
冯德全（凑近）：那脸，像画上去的，边角都翘起来了。
△ 沈青梧将帛书藏入织机暗格，门外传来脚步声。
阿萦（推门，笑盈盈）：冯总管也在？太后正找您呢。
冯德全（脸色一变）：找我何事？
阿萦（侧身让路）：说是新得了一匹蜀锦，请您去认认成色。
冯德全（看了沈青梧一眼）：这就去。
△ 冯德全出门，阿萦反手关上房门。
阿萦（笑意褪尽）：姐姐，你让他偷的东西，太后已经知道了。
沈青梧（不动声色）：那你来，是抓我，还是帮我？
阿萦（走近一步）：我来告诉你——太后赐死冯德全的旨意，已经出了凤仪宫。
沈青梧（手攥紧帛书）：什么时候？
阿萦（一字一句）：他踏进凤仪宫那一刻。
△ 沈青梧猛地起身，帛书从手中滑落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他替我办了事，我不能让他死。
阿萦（拦住她去路）：你去了，就是自投罗网。
沈青梧（盯着阿萦）：那你说，我该怎么做？
阿萦（沉默片刻，从袖中取出一枚铜牌）：织库后门的钥匙，只有一次机会。
沈青梧（接过铜牌）：你为什么要帮我？
阿萦（别开脸）：我不是帮你，我是想看崔令仪那张脸——怎么裂。
△ 窗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和甲胄碰撞声。
沈青梧（把帛书塞进阿萦手里）：替我保管，我回来再取。
阿萦（攥紧帛书，声音发紧）：你回不来呢？
沈青梧（转身推门）：那就烧了它，别落到太后手里。
△ 沈青梧消失在夜色中，阿萦低头看着手里的帛书，指尖微微发抖。
阿萦（喃喃）：织命人……原来真会拿命去换别人的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8集 笑面虎破防

△ 织阁内，冯德全攥着咒本的手还在抖，沈青梧把一盏冷茶推到他面前。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手抖成这样，明天怎么端茶？
冯德全（压着嗓子）：二十二年了，我替她杀过人、烧过锦、埋过尸……她连我姓什么都懒得记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你替她办脏事，她替你留活路吗？
冯德全（冷笑）：留活路？上个月我多问一句换命咒，她当天就撤了我两个亲信。
沈青梧（把茶盏推近）：所以你偷咒本，不是信我，是信你自己看见的东西。
冯德全（盯她）：我偷咒本那晚，她宫里灯亮到三更——她在照镜子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镜子里的人，是不是越来越像你认识的那个太后？
冯德全（手一抖，茶水泼出）：像，也不像。那张脸我看了二十年，最近……最近像借来的。
△ 冯德全猛地抓住沈青梧手腕。
冯德全（咬牙）：你到底知道什么？
沈青梧（不挣）：我知道你不想当第二个沈母。
冯德全（松手，后退半步）：沈母……织命人沈氏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我娘织出真相那天，是你去送她的，对吗？
△ 冯德全脸上笑纹僵住，半晌没出声。
冯德全（声音发干）：她让我带句话——线不会骗人。
沈青梧（眼圈一红，别开脸）：那你替我办最后一件事。
冯德全（喘了口气）：泼茶不够。我要当着满殿的人问她一句——太后，您今年贵庚？
沈青梧（回头）：她会当场杀了你。
冯德全（咧嘴，笑里带泪）：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的。倒是你——
△ 冯德全把咒本拍回沈青梧掌心。
冯德全（低声）：织成之日，你活不过天亮。这咒本背面有半页解咒法，你自己看。
△ 沈青梧翻开背面，指尖顿住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解咒要一命换一命……
冯德全（转身往门口走）：所以明天泼茶的人，得是我。
△ 门外，阿萦的影子在窗纸上缓缓退去，手里攥着一根金线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9集 裂痕

△ 织阁内，沈青梧攥着咒本，陆怀舟推门进来。
陆怀舟（压低声音）：冯德全昨夜被杖了四十，是太后亲口下的令。
沈青梧（手一紧）：他招了？
陆怀舟（摇头）：他一口咬定是偷东西，半句没提咒本。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他替我扛了。
陆怀舟（上前一步）：你先顾自己。咒本背面那半页，我看了三遍，解咒没错，可你知道一命换一命意味着什么？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我死，她活。
陆怀舟（别开脸）：是太后活，你忘干净、死透。青梧，这法子不能用。
沈青梧（苦笑）：那你说，还有别的路吗？
△ 门外脚步轻响，崔令仪扶着阿萦的手进来，佛珠轻转。
崔令仪（含笑）：在聊什么，这么热闹？
沈青梧（垂眼）：回太后，在算还有几日能织完。
崔令仪（走近锦架）：哀家今日不是来催你的。哀家是来告诉你一件事——
崔令仪（捻珠）：你妹妹青萝，今早被哀家调到御前奉茶了。
沈青梧（指尖一顿）：她年纪小，怕伺候不好。
崔令仪（笑）：小才好调教。她若伺候得好，哀家赏她出宫；伺候不好——
崔令仪（顿）：哀家就让她替姐姐，上这织机。
沈青梧（抬头，声音发沉）：太后想让我织快些，直说就是。
崔令仪（转身）：哀家就爱跟你这样的聪明人说话。
△ 崔令仪走到门口，忽然回头。
崔令仪（似笑非笑）：对了，冯德全昨儿偷的那匹旧锦，哀家烧了。你猜他为什么拼了命去偷？
沈青梧（不动声色）：奴婢猜不到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句）：因为他看见了不该看的。青梧，你织完这幅像，哀家准你回家。
△ 崔令仪与阿萦离去，门合上。
陆怀舟（急）：她这是拿青萝逼你加速，你越织得快，忘得越快！
沈青梧（盯着锦架）：我知道。
陆怀舟（抓住她手腕）：那你还要织？
沈青梧（缓缓挣开）：陆怀舟，我娘的脸，我已经想不起来了。青萝要是再出事——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我就什么都没了。
△ 她坐上织机，落下第一梭。
△ 锦面微光浮动，浮出的不是先帝，是崔令仪端着一碗药，站在一个跪着的妇人身后。
沈青梧（浑身一僵）：这是……我娘。
陆怀舟（凑近，脸色骤变）：药碗边那道影子，你仔细看。
△ 锦上，崔令仪身后的暗影里，站着一个端药的小太监，脸被光照亮——是年轻时的冯德全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抖）：冯德全当年就在场。
陆怀舟（压着嗓子）：他偷旧锦，不是贪，是怕。
△ 沈青梧猛地抬头，看向窗外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那碗药，是太后递给我娘的。
△ 门外，阿萦贴在墙上，手里那根金线越攥越紧，线头无声地垂进织阁门缝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0集 最后的记忆

△ 沈青梧把咒本翻到背面，指尖压着那半页解咒法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一命换一命……冯德全，你早知道自己要死？
冯德全（背对着她，声音发闷）：我替太后办了三十年脏事，手上血够厚了。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）：你方才说，织成之日我活不过天亮——那解咒法换的是谁的命？
冯德全（转身，苦笑）：咒本背面写得清楚，换命之人须自愿，且须与施咒者血脉相连。
沈青梧（手一抖）：崔令仪与我，哪来的血脉？
冯德全（盯着她）：你娘当年，也是织命人。太后的换命咒，头一个借的就是你娘的手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你说什么？
冯德全（压低声音）：你每织一寸，太后年轻一分。你娘当年织到一半，发现了真相。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所以她死了。
冯德全（点头）：我亲手送的药。你若想活，今晚就得动手。
沈青梧（攥紧咒本）：你告诉我这些，太后知道了，你连全尸都留不下。
冯德全（咧嘴一笑）：我这条命本来就是捡的。倒是你——
△ 冯德全从袖中摸出一根金线，塞进沈青梧掌心。
冯德全（低声）：这是从你耳后拔下来的，你丢的第一段记忆，就在这根线里。
沈青梧（盯着金线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它记得的，我还认得出吗？
冯德全（往门口退）：认不出也得认。天亮之前，你得把母亲的遗锦找回来。
△ 门外，阿萦的影子在窗纸上缓缓退去，手里攥着另一根金线。
沈青梧（猛地转头）：谁在外面？
△ 窗纸上的影子一闪而没，只留下一声极轻的冷笑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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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沈青梧攥紧金线，指节发白，冯德全已退到门边。
冯德全（扶着门框）：天亮之前找不回遗锦，太后就要动手了。
沈青梧（抬眼）：她动手，第一个烧的是你偷藏的那匹旧锦。
冯德全（脸色一变）：你……你怎么知道？
沈青梧（晃了晃金线）：它刚告诉我的。
△ 冯德全踉跄退出门外，脚步声远去。
沈青梧（对空屋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那我娘的脸，到底在哪儿？
△ 她翻遍织匣，只翻出一只空袖——袖口有剪断的线头。
沈青梧（指尖发抖）：这是……我自己的袖子。
△ 门外传来陆怀舟的脚步声，他推门而入，手里捧着一卷旧锦。
陆怀舟（气息未匀）：别找了，你娘的脸在这儿。
沈青梧（扑过去）：你从哪拿到的？
陆怀舟（展开半幅）：你娘临终前塞给我的，我藏了十年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，声音发紧）：这是她……她走的那天穿的颜色。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青梧，你袖子里那截，是太后昨夜剪的。
沈青梧（猛地抬头）：她剪我袖子做什么？
陆怀舟（卷起旧锦）：她要你连最后一点念想都留不住。
△ 沈青梧伸手去接旧锦，指尖刚触到锦面，门外火光大亮。
崔令仪（画外，温和）：怀舟，哀家说过，别碰不该碰的东西。
△ 崔令仪缓步进门，身后两名内侍举着火把。
崔令仪（捻着佛珠）：青梧，把锦给哀家，哀家让你见青萝。
沈青梧（把锦护在怀里）：我妹妹在哪？
崔令仪（微笑）：在哀家手里，和这匹锦一样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你动我妹妹一根头发，这锦上立刻多你一笔罪。
崔令仪（珠串一顿）：你威胁哀家？
沈青梧（举起旧锦）：我织什么，你就得还什么——这是你自己教我的。
△ 崔令仪脸色骤冷，一挥手，内侍上前一步。
崔令仪（冷声）：烧了它。
△ 火把凑近，旧锦一角瞬间焦卷。
陆怀舟（扑上去）：太后！这是沈母遗物——
崔令仪（侧目）：陆医官，你再往前一步，太医院就少一个人。
沈青梧（突然笑了）：烧吧。
崔令仪（皱眉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青梧（把金线绕上指尖）：你烧的是锦，我脑子里还有一份。
沈青梧（盯着她）：太后，您猜我记不记得，您脸上那层皮是怎么来的？
△ 崔令仪佛珠猛地一攥，珠子崩落一地。
崔令仪（压着嗓子）：把锦放下，哀家留青萝一条命。
沈青梧（向前一步）：放了我妹妹，我替您织完最后一幅。
崔令仪（盯她良久）：……你拿什么保证？
沈青梧（举起金线）：拿这根线，和我的命。
△ 崔令仪转身，火把随之撤出。
崔令仪（背对她）：明日午时，织库见锦，见不到——你收尸。
△ 崔令仪一行人消失在夜色里，陆怀舟捂住烧伤的手背。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你疯了，那幅锦织完，你就什么都不剩了。
沈青梧（展开焦了角的旧锦，声音很轻）：剩一双眼睛就够了。
△ 她低头，旧锦上母亲的脸被火燎去半边，只剩一双眼睛。
沈青梧（指尖抚过）：娘，您看着我——这一次，我不忘。
△ 话音未落，那双绣出的眼睛，忽然动了一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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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织房外火光冲天，崔令仪站在院中，珠串断了一地。
崔令仪（嘶声）：谁准她织那张脸的？把织机给哀家砸了！
冯德全（跪地）：太后息怒，锦在人在，砸了就前功尽弃——
崔令仪（回身一巴掌）：你给她的金线，当哀家不知道？
冯德全（捂脸）：奴才冤枉！那线是从阿萦手里截的！
崔令仪（眯眼）：阿萦？把她也给哀家锁来。
△ 织房内，沈青梧第二梭已落，锦面浮出第二张脸。
陆怀舟（盯着锦）：这是……先帝？你织他怎么会在笑？
沈青梧（喘）：我娘在笑，先帝也在笑，她喂药那晚，是笑着喂的。
陆怀舟（翻脉案）：脉案写暴毙，可若先帝自愿喝那碗药——
沈青梧（接话）：那就是崔令仪逼我娘织出了他的死。
△ 火舌舔上窗棂，浓烟灌入。
陆怀舟（拉她）：走！锦带不走，人就没了！
沈青梧（护住织机）：再给我一梭，就一梭，我要织出崔令仪的脸！
陆怀舟（拽她手腕）：你织她的脸，她就烧整座织房！青萝还在冷宫！
沈青梧（猛地停梭）：青萝……
△ 门梁轰然塌下，火星溅上锦面。
陆怀舟（扑过去）：锦着火了！
沈青梧（徒手去抓）：我娘的脸还在上面——
△ 一只手从火里探出，抢过残锦。
萧景珩（手臂着火）：都退后！
陆怀舟（拍打他衣袖）：陛下！您的手——
萧景珩（咬牙）：先别管手，看锦。
△ 残锦只剩半幅，火焰舔过之处，脸几乎烧尽。
沈青梧（跪地捧锦）：眼睛……只剩一双眼睛了。
萧景珩（单膝蹲下）：你认得出这是谁的眼睛吗？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我认不出。我连我娘的脸都认不出了。
萧景珩（盯着她）：是你自己的。
沈青梧（一震）：什么？
萧景珩（把残锦塞进她手里）：你娘织的不是自己的脸，是你的。她早算到你会忘。
沈青梧（眼泪砸在锦上）：我娘……把我绣进了遗锦里？
萧景珩（压低声音）：所以崔令仪烧的不是锦，是你。
△ 泪滴落在锦面，那双眼睛缓缓转动，盯住沈青梧。
陆怀舟（后退）：眼睛……动了。
沈青梧（颤声）：娘？
△ 锦上眼睛眨了一下，一滴血色从锦中渗出，滴在沈青梧手背。
萧景珩（抓住她手腕）：这不是泪，是血。你娘把最后一口命，封在锦里了。
沈青梧（攥紧锦）：那她是要我……替她活？
萧景珩（看向火外）：不。她是要你替她——杀了崔令仪。
△ 院中传来崔令仪的佛号，火势骤然熄灭。
崔令仪（画外，声音发冷）：景珩，你深夜闯织房，是想替她挡这一刀？
萧景珩（起身，把残锦按进沈青梧怀里）：藏好。天亮之前，别让任何人看见你的脸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那你呢？
萧景珩（背影映着余火）：我去告诉她——那幅像，我替你来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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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织房余烬未冷，沈青梧攥着半幅残锦，指节发白。
沈青梧（颤声）：这双眼睛……是谁的？
萧景珩（背对她，手上缠着焦布）：你娘最后一口命封在锦里，你说呢。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我认不出来。我看它，像看一个陌生人。
萧景珩（转身，盯着她）：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不认得，还怎么杀崔令仪。
沈青梧（把残锦按在胸口）：我忘的东西太多，可这双眼在看我，我心里发烫。
萧景珩（低声）：发烫就对了。那是你娘给你留的路。
△ 沈青梧一滴泪落在锦上，锦面那双眼皮微微一颤。
沈青梧（猛地后退）：它动了！景珩，这锦还活着！
萧景珩（上前一步，压住锦角）：别出声。织命的东西，一动就能招来太后的人。
沈青梧（抬头）：你方才说替我去织像，是骗她的，对不对？
萧景珩（沉默片刻）：不全是。我替你去，你就能腾出手查你娘的死因。
沈青梧（抓住他袖口）：你端过毒茶，我不信你干净。
萧景珩（任她抓，声音发哑）：我干净不了。可我欠你娘一条命，欠先帝一条命。
沈青梧（松开手）：那你告诉我，锦上这双眼，为什么流泪？
△ 萧景珩低头，残锦上第二滴泪正缓缓渗出。
萧景珩（喉结一动）：因为她在提醒你——织一梭，忘一事。你今日忘的是脸，明日忘的就是命。
沈青梧（把残锦裹进袖中）：那我偏要织。织到崔令仪坐不住。
萧景珩（一把扣住她手腕）：你织自己，就是拿命下注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我娘敢封命，我就敢落梭。
△ 门外忽然传来三声敲梆，是内务府的巡夜号。
萧景珩（松手，压低）：天亮之前，把残锦缝进贴身衣物。谁问都答不知道。
沈青梧（看他走向门边）：你还没说——她为什么留一双眼睛给我。
萧景珩（停在门槛，没回头）：因为眼睛不会忘。她怕你忘了自己是谁，至少还能认出这双眼。
△ 他推门入夜，背影被风灯拉长。沈青梧低头，残锦上那双眼睛正静静望着她。
沈青梧（轻声）：娘，我认出你了。
△ 锦面眼睛缓缓合上，一滴泪滚落，凝成一颗金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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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清晨，织房。沈青梧将残锦缝入衣襟，案上立着一架新机。
陆怀舟（推门进来，手里提药箱）：你一夜没睡，脸色比纸还白。
沈青梧（不抬头）：陆医官来得正好，我要织自己的脸。
陆怀舟（药箱往桌上一放）：你疯了？织命反噬，织自己就是拿寿数换。
沈青梧（穿好第一根线）：我娘的命封在锦里，崔令仪的命也封在锦里。只有织出我自己的脸，真相才会露头。
陆怀舟（按住机杼）：你听我说——你耳后那根金线，是命线。每织一寸，就断一寸记忆。
沈青梧（拨开他的手）：我记得你说过，有人在借我的手抹我的命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那个人就是崔令仪。你织得越快，她老得越慢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那正好。我织一梭，她少一岁，我看谁先熬不住。
陆怀舟（从药箱取出一枚银针）：至少让我封住你两处穴，能缓一缓。
沈青梧（伸出手腕）：封。封完你走，别让冯德全的人看见你在我这儿。
△ 陆怀舟下针，沈青梧眉心一皱。窗外传来脚步声，阿萦端线筐立在门口。
阿萦（探头）：青梧姐姐，新线送来了——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？
沈青梧（收袖遮腕）：放机边。阿萦，你替我盯着织库，谁动旧锦，回来告诉我。
阿萦（眼珠一转）：旧锦不是早被冯总管锁走了吗？
沈青梧（盯她）：锁走的是明面上的。暗格里还有一匹，你敢不敢替我数一数。
阿萦（笑僵）：姐姐说笑了，我哪敢碰太后的东西。
△ 阿萦放下线筐退走，脚步比来时快。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她不对劲。你让她数锦，是试她。
沈青梧（坐上机位）：她若去报信，冯德全就会来搜。搜不到，崔令仪就会急。
陆怀舟（收针）：你拿自己当饵。
沈青梧（第一梭落下）：线不会骗人。织出来的东西，也不会。
△ 机杼一响，锦面泛起白光。陆怀舟倒退一步，瞳孔骤缩。
陆怀舟（失声）：青梧——你看锦上！
△ 锦面浮出一张脸，眉眼是沈青梧，可嘴角却挂着崔令仪的笑。
沈青梧（手一顿，梭子停在半空）：这不是我。
陆怀舟（声音发紧）：这是换命咒在认主。你织得越像自己，她就越像你。
△ 锦面那张脸忽然睁眼，直直望出锦外。沈青梧手中梭子“啪”地落地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她在借我的脸……活。
△ 院外传来冯德全尖细的笑声，由远及近。
冯德全（画外）：沈姑娘，太后有赏——赏你一副新机杼，即刻开织先帝像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5集 吐血

△ 织房内，新机杼架在旧机旁，冯德全甩着拂尘立在门口。
冯德全（笑眯眯）：太后说了，今夜子时前，先帝像得见第一张脸。
沈青梧（捡起梭子）：机杼我收下，脸——我织不出来。
冯德全（笑意不减）：织不出来？那老奴只好把青萝姑娘送去浣衣局，那地方的水，冷得很。
沈青梧（攥紧梭子）：你敢动她一根线头试试。
冯德全（转身）：子时，老奴来验。验不出脸，验人。
△ 冯德全走后，沈青梧独立机前，缓缓落下一梭。
△ 锦面浮出第一张脸，却是崔令仪——比昨日又年轻了十岁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，手在发抖）：不对……我织的是先帝。
陆怀舟（推门进来，压低声音）：你织什么，她吸什么。这一梭下去，你的记忆又少了一截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我还剩多少？
陆怀舟（沉默片刻）：你上个月还记得青萝怕黑，昨天，你问我青萝是谁。
沈青梧（苦笑）：线不会骗人，人会。
△ 陆怀舟握住她手腕，将一枚银针刺入她虎口。
陆怀舟（一字一句）：我封了你一脉，能挡三日。三日之内，你必须停织。
沈青梧（抽回手）：我停了，青萝怎么办？
△ 窗外忽传一声闷响，像重物坠地。
陆怀舟（脸色骤变，推窗）：谁？
△ 院墙下，一名巡夜内侍倒在地上，嘴角渗血，胸口插着一根金线。
沈青梧（后退一步）：金线……是我机上的线。
陆怀舟（快步翻检内侍袖口，抽出一张字条）：字条上写着“青萝在浣衣局井边”。
沈青梧（夺过字条，声音发紧）：他们先动手了。
△ 她转身便往外冲，陆怀舟一把拉住她手臂。
陆怀舟（低喝）：你现在去，就是自投罗网！
沈青梧（甩开）：那是我妹妹！我忘了她的脸，我不能再忘了她的命！
△ 话音未落，她胸口猛地一闷，一口血喷在锦面上。
△ 血渗入锦，锦上崔令仪的脸忽然扭曲，眼角竟流下一行血泪。
陆怀舟（扶住她，声音发抖）：织命反噬……已经开始吃你了。
沈青梧（撑着机架，抬眼）：陆怀舟，浣衣局……你替我去。
△ 陆怀舟刚点头，院门“砰”地被踹开。
△ 冯德全去而复返，身后跟着两名带刀内侍，他手里托着一卷明黄懿旨。
冯德全（展开懿旨，尖声念）：太后懿旨——沈青萝私通外臣，即刻杖毙！
沈青梧（猛地直起身）：旨上说的外臣，是谁？
冯德全（合上懿旨，笑）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——陆医官，您说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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△ 浣衣局井边，沈青萝被两名宫人按在青石板上，嘴里塞着布。
△ 沈青梧踉跄赶到，身后是冯德全与陆怀舟，内侍的刀已架在陆怀舟颈侧。
沈青梧（扑到妹妹身前）：谁敢动她！
冯德全（慢悠悠踱步）：沈姑娘，太后改主意了——不杖毙，改一样东西。
沈青梧（回头）：改什么？
冯德全（从袖中取出一根银针）：改记性。太后说，姐妹情深，留一个记得就够了。
△ 冯德全将银针递向沈青萝的耳后。
沈青梧（一把抓住冯德全手腕）：她什么都不知道，冲我来。
冯德全（抽手，冷笑）：太后点名的，就是她。您织得慢，太后等不及了。
△ 沈青萝拼命摇头，呜呜出声，眼泪砸在青石上。
沈青梧（盯着妹妹的眼睛，忽然开口）：冯德全，你脸上那道旧疤，是二十年前替太后挡的吧？
冯德全（笑容一僵）：你怎么——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你替她挡刀，她替你换脸。你的脸，也是织出来的。
△ 冯德全下意识摸向自己面颊，指尖微微发颤。
冯德全（厉声）：胡说八道！来人，动手！
沈青梧（凑近他耳边，压低）：你摸摸耳后，是不是有根线头？那是织命咒的缝口。
△ 冯德全的手僵在半空，冷汗顺着鬓角淌下。
冯德全（声音发虚）：你……你怎么会知道？
沈青梧（退后一步）：因为太后昨夜又年轻了十岁。她吸的是我，缝的是你。你替她办脏事，她拿你当线。
△ 冯德全猛地转身，盯着陆怀舟。
冯德全（咬牙）：陆医官，她说的是不是真的？
陆怀舟（平静）：你耳后那道缝，我三年前就看见了。
△ 冯德全踉跄两步，一把扯下架在陆怀舟颈上的刀。
冯德全（对内侍尖喝）：都退下！今日的事，谁敢说出去，咱家扒了他的皮！
△ 两名内侍对视一眼，退出院门。
沈青梧（扶起沈青萝，扯掉她嘴里的布）：青萝，能走吗？
沈青萝（扑进她怀里，哭腔）：姐……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
△ 沈青梧身体一僵，抱着妹妹的手忽然松开半寸。
沈青梧（盯着沈青萝的脸，眼神发空）：你叫我什么？
沈青萝（愣住）：姐，我是青萝啊。
沈青梧（摇头，声音发涩）：青萝……青萝是谁？
△ 沈青萝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尽。
△ 冯德全在一旁冷笑出声，缓缓举起手中银针。
冯德全（阴恻恻）：沈姑娘，太后还有第二道旨——你织不出先帝像，那就织你自己。织到忘光为止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7集 替织

△ 织房内，沈青萝死死护在沈青梧身前，冯德全收起银针退到门边。
沈青萝（张开手臂）：谁要动我姐，先从我身上踏过去。
冯德全（皮笑肉不笑）：太后说了，姐妹俩谁上机都一样，反正——都得忘。
沈青梧（把妹妹往身后拽）：青萝，让开，这织机认人。
沈青萝（回头瞪她）：认人？你连我名字都记不住了，还认什么机！
△ 沈青萝一把推开沈青梧，自己坐上织机。
沈青梧（扑上去抓她手腕）：下来！你碰第一梭，命就拴在线上了！
沈青萝（甩开，声音发颤）：姐，你忘了我，我不怪你。
沈青萝（咬牙）：可你忘了娘，忘了自己是谁——我替你把她们织回来。
△ 沈青萝落梭，锦面泛起一层薄光。
冯德全（眯眼笑）：好，好，青萝姑娘可比你姐姐痛快。
沈青梧（转身推冯德全）：滚出去！这儿没你的事！
△ 冯德全负手退出，门在身后合拢。
沈青萝（盯着锦面，突然愣住）：姐……这上面怎么是你？
沈青梧（扑到机前）：什么？
沈青萝（声音发飘）：我织的是娘的眉眼，出来的却是你的脸。
沈青梧（一把扯住锦面）：停手！青萝，你听见没有，停手！
△ 沈青萝眼神开始涣散，手指却像黏在梭上，停不下来。
沈青萝（喃喃）：姐……我好像……记不清娘长什么样了。
沈青梧（拽她胳膊，嗓子发紧）：记得我！青萝，看着我，记得我是谁！
沈青萝（慢慢转头，眼泪滚下来）：你是……你是……
△ 沈青萝目光一空，整个人软软歪在织机上。
沈青梧（抱住她，声音嘶哑）：青萝！青萝你醒醒！
△ 窗外，冯德全的声音隔着门传进来。
冯德全（阴恻恻）：太后口谕——青萝姑娘既然开了梭，那就织到织出先帝像为止。至于沈姑娘你嘛……太后请你去一趟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8集 死咒

△ 慈宁宫偏殿，崔令仪端坐佛前，沈青梧被两名宫女按着跪在地上。
崔令仪（捻着佛珠，眼皮不抬）：你妹妹的手，比你的软，织出来的东西却一样狠。
沈青梧（抬头，声音发冷）：你把青萝怎么了？
崔令仪（淡淡）：没怎么，就是让她替你把那幅像织完。
沈青梧（挣扎起身）：她什么都不知道！你冲我来！
崔令仪（睁眼，目光如刀）：冲你来？沈青梧，你织了这么多天，可曾织出哀家要的东西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你要的不是先帝像，你要的是我的命。
崔令仪（笑了，佛珠一顿）：聪明。可聪明人，往往活不长。
△ 崔令仪起身，从案上拿起一卷明黄帛书。
崔令仪（俯视她）：哀家再给你一次机会——写一道旨，命沈青萝织“沈青梧死”。
沈青梧（浑身一震）：你要她亲手杀我？
崔令仪（把帛书扔到她面前）：织命人织什么，什么就成真。你不写，哀家就让她织“沈青萝死”。
沈青梧（盯着帛书，指节发白）：你也是女人，你也有姐妹——
崔令仪（打断，声音陡然尖利）：哀家没有姐妹！哀家只有这张脸！
△ 崔令仪抚过自己面颊，指尖微颤。
崔令仪（压低声音）：写。写完，哀家放青萝出宫。
沈青梧（慢慢抬头，眼神变了）：我写。
△ 沈青梧提笔，笔尖悬在帛书上。
沈青梧（轻声）：不过太后，有件事我得先告诉你。
崔令仪（皱眉）：什么？
沈青梧（落笔，一字一顿）：青萝织的不是我的脸——是你的。
△ 崔令仪脸色骤变，猛扑过来夺帛书。
崔令仪（失声）：你说什么！
沈青梧（把帛书举高，冷笑）：那匹锦，我从头到尾就没让她碰过。
△ 殿外忽然传来急促脚步声，一名内侍连滚带爬冲进来。
内侍（跪地，声音发抖）：太后！织房……织房那匹锦，自己织起来了！
△ 崔令仪踉跄后退，佛珠散落一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9集 金线

△ 织房内，锦机无人自转，梭子来回穿行，锦面浮出崔令仪的脸。
沈青梧（踏进门槛，盯着锦面）：线不会骗人——它自己开口了。
阿萦（缩在墙角，声音发颤）：我没动它，我一根手指都没碰！
沈青梧（指尖抚过锦面）：这是青萝断指化成的金线，它在替我织完最后一梭。
△ 锦面崔令仪的脸旁边，缓缓浮出第二张脸——沈母。
阿萦（倒抽冷气）：你娘……你娘的脸怎么会在上面？
沈青梧（嗓子发紧）：因为太后那张脸，本来就是从我娘身上借来的。
阿萦（抓住她袖子）：青梧，你织下去会死的！你每织一寸就忘一寸，你忘了青萝，忘了我，忘了你自己——
沈青梧（抽回袖子）：那就忘。只要这匹锦能送到朝堂上。
△ 门外，陆怀舟提药箱疾步而入，手背缠着渗血的布条。
陆怀舟（按住织机）：不能织了。你的脉象——三日内必失全忆。
沈青梧（推开他的手）：怀舟，你替我记住一件事。
陆怀舟（急）：什么事？
沈青梧（一字一句）：我叫沈青梧，是织云阁织工，我娘叫沈素，我妹妹叫沈青萝。
陆怀舟（喉头滚动）：你自己记着。
沈青梧（摇头）：我记不住了。所以我托你，也托这匹锦。
△ 织机突然加速，锦面第三张脸浮现——冯德全，双眼圆睁。
阿萦（尖叫）：冯总管！他死了怎么还会出现在锦上？
沈青梧（盯着那张脸）：他不是出现在锦上——他是被织进来的。
陆怀舟（脸色骤白）：崔令仪把冯德全也献祭了。她在补咒。
沈青梧（抓梭，手背青筋暴起）：那我就补最后一针，把她的咒织断。
△ 沈青梧落梭，锦面崔令仪的脸裂开一道细缝，同时她耳后一根金线悄然钻出。
陆怀舟（一把攥住金线）：别动！这是你的记忆线，拔一根少一段！
沈青梧（反手将金线缠上梭尾）：那就用它当纬线——织出来的真相，谁也抹不掉。
陆怀舟（失声）：你疯了！
沈青梧（落梭，声音轻）：怀舟，若我忘了你，你就把这匹锦摔在萧景珩面前，告诉他——
△ 第二根金线从她鬓角钻出，她眼神骤然空了一瞬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告诉他……织云阁沈青梧，交锦。
△ 锦面轰然亮起，崔令仪、沈母、冯德全三张脸并列，第三张脸旁多出一行小字。
阿萦（凑近念出）：换命之术，以血为引，以忆为价，以亲为祭。
陆怀舟（攥紧药箱）：最后一行是什么？
阿萦（声音抖得不成调）：主咒者……需食咒者至亲之心。
△ 沈青梧猛地抬头，眼中清明只余一瞬。
沈青梧（抓住陆怀舟手腕）：青萝！青萝在冷宫，太后要的是她的心！
△ 织机梭子戛然而止，锦面崔令仪的脸——缓缓睁开了眼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0集 真相大白

△ 金銮殿上，沈青梧双手捧锦，陆怀舟扶她立于阶下。
萧景珩（从龙椅上站起）：沈青梧，你可知私闯金殿是什么罪？
沈青梧（将锦抖开，声音发虚）：陛下先看这个，再定我的罪。
△ 锦面展开，崔令仪杀先帝、杀沈母、换己命三幕依次浮现，满殿哗然。
萧景珩（扶住龙椅扶手，指节发白）：太后给先帝喂药……那碗药，朕亲手端过。
萧景琰（从列中跨出，抽出袖中密诏）：臣弟这里，还有先帝遗诏一份。
萧景珩（转头）：你藏了先帝遗诏？
萧景琰（将密诏展开）：先帝早知太后换命，遗诏写明——若真相现世，废后，诛咒。
崔令仪（从殿侧缓步走出，手捻佛珠）：好热闹。哀家也来看看。
△ 崔令仪抬手，冯德全旧部从殿门涌入，将沈青梧与陆怀舟围住。
崔令仪（含笑）：景珩，你这皇位，是哀家扶你坐的。今日要反哀家？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母后，收手吧。锦上写得清清楚楚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锦？哀家让它变成灰。
△ 崔令仪一挥手，两名内侍举火把逼近锦面。
沈青梧（将锦往身后一藏）：太后，您再走近一步，我就把金线拔了。
崔令仪（脚下一顿）：你敢。
沈青梧（指尖捏住耳后金线）：这根线连着您的命。线断，您的脸——当场就塌。
△ 崔令仪脸上笑容僵住，手中佛珠“啪”地断了一颗。
崔令仪（压着嗓子）：你在诈哀家。
沈青梧（往前一步）：那就赌一把。我数三声。
萧景琰（拔剑挡在沈青梧身前）：数什么数，动手！
△ 殿外，沈青萝被两名宫女搀着冲进来，十指缠满白布。
沈青萝（哭腔）：姐姐！太后派人去冷宫挖我的心——
崔令仪（厉声）：闭嘴！
沈青萝（举起断指的手）：诸位大人看，这就是太后要的“至亲之心”！
△ 满殿大臣齐齐后退，有人跪地高呼“请陛下废后”。
萧景珩（拔剑，剑指崔令仪）：来人，摘去太后凤冠。
崔令仪（仰头大笑）：摘！你们以为摘了凤冠就赢了？
△ 崔令仪猛地扯开衣领，脖颈上一道金线没入心口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顿）：哀家命线在锦上，锦在沈青梧手里——她敢烧，哀家死，她也活不成。
陆怀舟（上前一步，声音发沉）：太后说得对。但臣查过咒本——
陆怀舟（从药箱取出一卷帛书）：换命咒有解。以咒者之血，染织命人之线，咒自断。
崔令仪（脸色骤变）：你哪来的咒本？
陆怀舟（将帛书举高）：冯德全死前，塞给我的。
△ 崔令仪踉跄后退，撞上龙柱，脸上那道细缝骤然裂开。
萧景珩（落剑，沉声）：母后，最后一次——您自己解，还是朕来？
△ 崔令仪盯着沈青梧手里的锦，忽然笑了，笑得满殿发冷。
崔令仪（轻声）：沈青梧，你织的这匹锦……最后一行字，你看见了么？
沈青梧（低头看锦，瞳孔一缩）：最后一行——
△ 锦角，一行极小的字在众人眼前缓缓浮现：织命人自织其脸之日，即咒成之时。
崔令仪（笑声尖利）：你织的每一寸，都在替哀家织自己的死期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1集 太后底牌

△ 大殿之上，崔令仪笑声未落，沈青梧攥紧锦角。
崔令仪（收笑，一字一顿）：织命人自织其脸，咒成之时——就是你的死期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）：这行字，是我落第一梭时就在的。
崔令仪（捻珠）：哀家等了二十年，就等一个肯替哀家织完的人。
萧景珩（挡在沈青梧身前）：母后，她若死，这锦也成不了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成不了？你问问她，方才那几梭，哀家是不是又年轻了。
△ 崔令仪抬手，指尖抚过自己脸颊，那道细缝竟缓缓合拢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你拿我的命，补你的脸。
崔令仪（慈眉）：不止脸。哀家要的是你全部的记忆——你娘的脸、你妹的声音、你手里这根线的祖宗。
萧景珩（拔剑半寸）：朕不会让你动她。
崔令仪（转向萧景珩）：你动得了哀家？你端来的那杯佛茶，先帝喝了三年。
萧景珩（手一僵）：你——
崔令仪（逼近一步）：你每端一杯，哀家就多留你一天。如今，你拿什么拦我？
沈青梧（忽然开口）：线不会骗人。
崔令仪（回头）：什么？
沈青梧（举起锦）：你说咒成之日我死——可这锦上，还有第二行字。
△ 沈青梧翻过锦角，一行更小的字正慢慢渗出来。
崔令仪（脸色骤变）：不可能，哀家明明——
沈青梧（念出）：织命人若自断其线，咒反噬其主。
崔令仪（后退半步）：你从哪学来的！
沈青梧（平静）：我娘死前，把最后一根线藏在我袖子里。
崔令仪（嘶声）：那是哀家给她的线！
沈青梧（上前一步）：所以你知道，我断得断不得？
△ 沈青梧抬手，将织机上的金线绕上指尖，用力一扯。
崔令仪（尖啸）：住手——！
△ 金线绷断，崔令仪整个人像被抽去骨头，瘫坐在地，脸上那道缝重新裂开，血流满面。
萧景珩（愣住）：她……真的断了。
沈青梧（看着自己空空的指尖）：线断了，我好像……忘了什么。
崔令仪（伏地大笑）：你忘了你娘最后一句话——她说，别信崔令仪，也别信你自己！
沈青梧（瞳孔一缩）：你把我娘怎么了？
崔令仪（抬起血脸）：她啊，是哀家亲手织进这匹锦里的。你要真相，就得把自己也织进去。
△ 沈青梧低头，锦面上缓缓浮出一张脸——是她母亲，正对着她流泪。
崔令仪（轻声）：选吧，织完它，你娘活；断了它，你娘永远困在锦里。
沈青梧（手抖）：你疯了。
崔令仪（笑）：哀家是疯了——疯在二十年前，你娘抢走哀家男人那一天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沈青梧，别听她的。
沈青梧（盯着母亲的脸，慢慢坐上织机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我娘会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2集 黑暗

△ 织云阁内，沈青梧睁着眼，瞳孔空茫，手在锦面上摸索。
沈青梧（声音干涩）：我看不见了……线呢，我的线呢？
陆怀舟（按住她乱抓的手）：青梧，你听我说，你只是暂时失明。
沈青梧（猛地甩开）：陆怀舟？不对……你是谁，你怎么知道我叫青梧？
陆怀舟（怔住）：你……不记得我？
沈青梧（摇头，指尖发抖）：我记得织机、记得线、记得……太后要我织一张脸。别的，全空了。
△ 陆怀舟咬破指尖，将血滴在她掌心。
陆怀舟（压着嗓子）：你娘叫沈芸，织云阁上一任织命人，被太后灭口。
沈青梧（一把攥住他手腕）：你怎么知道这些？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因为我是先帝养子，入宫就为查这桩案子。
沈青梧（愣住，慢慢松手）：养子……
△ 门外传来甲叶碰撞声，冯德全推门而入，身后跟着两名内侍。
冯德全（笑眯眯）：陆医官，太后口谕——把沈青梧也织进去。
陆怀舟（挡在沈青梧身前）：她已失明，织不了。
冯德全（从袖中抽出一卷黑线）：太后说了，看不见才好——看不见，才织得准。
沈青梧（忽然冷笑）：冯总管，你脸上那条缝，是不是也快裂了？
冯德全（笑容一僵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青梧（摸索着举起手中锦角）：我虽然瞎了，可这匹锦告诉我——你替太后办了三十年脏事，最后一件，是杀我娘。
△ 冯德全脸色铁青，黑线从手中滑落。
冯德全（退后半步）：陆医官，太后只说要她织，没说要她活到织完。
陆怀舟（拾起黑线，一字一顿）：那就请冯总管回禀太后——黑线入机之前，我先替她把脸上的皮，缝回去。
△ 冯德全盯着陆怀舟手里的黑线，忽然笑了，笑得比哭还难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3集 织中救人

△ 织阁内，黑线缠满织机，沈青梧双眼失焦，手指仍机械地引线。
陆怀舟（按住她手腕）：青梧，停下，你的脉象已经乱到不能再织了。
沈青梧（抽回手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我看不见它了。
陆怀舟（压着嗓子）：看不见就别织！太后要的是你的命，不是这幅像。
△ 阁门被推开，萧景珩一身玄袍走入，脸色苍白如纸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她不能停，停了，青萝就得替她死。
陆怀舟（转身挡在机前）：陛下若真为青梧好，就该去查清太后到底在拿什么换命。
萧景珩（卷起左袖）：不用查了，朕已经找到了。
△ 他腕上刀痕未合，血珠滴入线匣。
萧景珩（盯着沈青梧）：朕的血能镇住咒线，你织一梭，朕割一刀。
陆怀舟（失声）：你疯了！以寿换忆，你会比她先死。
萧景珩（冷笑）：朕的命，本来就是先帝拿别人的命换来的。
沈青梧（循声抬头）：陛下……你跪在血里那天，是不是也割过自己？
萧景珩（沉默一瞬）：织你的锦。朕欠你娘的，今天先还一笔。
△ 沈青梧指尖触到染血的线，浑身一震，眼中重见一线微光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我看见了……先帝袖口的血，还有你手里的药碗。
萧景珩（猛地攥紧手腕）：继续织，别停。
△ 陆怀舟扑上去按住萧景珩的伤口，血顺着他指缝滴落。
陆怀舟（咬牙）：再割三刀，你的头发就全白了。
萧景珩（推开他）：那就白着——
△ 沈青梧忽然抬头，目光直直落在萧景珩鬓角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颤）：你的头发……已经白了。
△ 萧景珩低头，一缕银丝垂落眼前，他愣住。
萧景珩（哑声）：朕记得……今早照镜时，还是黑的。
陆怀舟（缓缓松手，低语）：换命咒，已经转到你身上了。
萧景珩（转向织机，一字一顿）：那就织快些，趁朕还记得自己是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4集 白发

△ 织阁晨光透窗，萧景珩独坐机前，满鬓霜白，手中线匣已空。
沈青梧（从榻上惊醒）：陛下！你的手——
△ 萧景珩左腕三刀并排，血已凝成黑痂。
萧景珩（平静）：无妨，朕昨夜又织了三梭。
沈青梧（扑到机前掀开锦面）：你疯了！这锦上全是你的脸，一张比一张老！
萧景珩（抬眼）：那正好，太后想看的，不就是朕怎么死的。
△ 沈青梧指尖抚过锦面，忽然僵住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不对……这张脸不是你的。
萧景珩（起身凑近）：什么意思？
沈青梧（指着锦上人像）：眉是陛下，眼是陆医官，唇……是太后。
△ 萧景珩脸色骤变，转身盯住刚进门的陆怀舟。
萧景珩（寒声）：陆怀舟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
陆怀舟（关上门，掀开衣襟）：先帝养子，入宫十年，就为等这张脸织出来。
萧景珩（手按剑柄）：你瞒了朕十年。
陆怀舟（迎上目光）：陛下瞒我的，也不少——先帝那碗药，是你端的。
沈青梧（猛地站起）：够了！你们要算账，先告诉我，为什么锦上三张脸会融成一张？
△ 陆怀舟从袖中取出半幅焦黄残锦，铺在机面上。
陆怀舟（沉声）：因为换命咒到最后，所有被织进去的人，都会变成同一个人。
沈青梧（盯着残锦，呼吸一滞）：那是……谁？
陆怀舟（一字一顿）：太后要的，是一张谁都不像、又谁都能替的脸。
萧景珩（白发垂落额前）：所以她让朕端药、让你查案、让青梧织锦——
陆怀舟（接话）：三线归一人，咒成之日，她就是不死之身。
△ 沈青梧忽然抓住自己耳后，拔下一根泛金的线。
沈青梧（看着金线）：我记得……我娘耳后也有这样一根线。
陆怀舟（脸色发白）：你娘死前，把最后一匹锦交给了我。
萧景珩（逼近一步）：锦在哪？
陆怀舟（指向焦黄残锦）：就在这——太后昨夜派人烧了织库，只抢出这半幅。
沈青梧（手一松，金线落地）：那我娘的脸呢？
△ 陆怀舟沉默，缓缓将残锦翻面，锦角只剩半只眼睛。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只剩这个了。
△ 沈青梧跪坐在地，指尖去碰那半只眼，泪落锦上。
△ 锦面忽然一动，那半只眼睛缓缓睁开，直直望着沈青梧。
萧景珩（倒退一步）：它……活了。
陆怀舟（声音发颤）：不对，是有人在借锦看我们。
△ 织阁外传来崔令仪的笑声，由远及近。
崔令仪（画外音）：青梧啊，哀家来取像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5集 沈母之脸

△ 织阁门被推开，崔令仪缓步而入，手里捻着佛珠。
崔令仪（含笑）：青梧，像织到哪一步了？
沈青梧（挡在织机前）：太后不该来这，锦未成，见光则毁。
崔令仪（捻珠）：哀家等不了。你可知今日朝上，有人参哀家妖颜惑国？
萧景珩（冷声）：太后怕的是脸，不是参本。
崔令仪（转向萧景珩）：陛下今日话多。当年端茶时，你可没这么硬气。
△ 崔令仪抬手抚过自己脸颊，指下皮肤微微翘起一道缝。
沈青梧（瞳孔一缩）：你脸上那层——
崔令仪（笑意不减）：青梧，你娘当年织的第一匹锦，就是这张脸。
沈青梧（压着嗓子）：你说什么？
崔令仪（走近一步）：换命咒成，须以织命人之脸为引。你娘不肯，我便借了她的。
陆怀舟（挡在沈青梧身前）：所以先帝暴毙那日，你已换了沈母的脸。
崔令仪（佛珠一顿）：陆医官，养子的身份，哀家早查清了。
△ 崔令仪指尖一挑，脸上裂痕扩大，露出底下另一张脸。
沈青梧（失声）：娘——
△ 沈母的眉眼浮现在那张裂开的皮下，嘴唇无声翕动。
沈母（残魂般的气音）：青梧……杀了我。
崔令仪（声音忽变尖利）：闭嘴！这具身子是我的！
△ 沈青梧攥紧金线，手背青筋暴起，一步上前。
沈青梧（一字一顿）：你占我娘的脸，用我娘的命，还让我替你织像。
崔令仪（后退半步）：你敢动哀家，你妹妹的命就没了！
萧景珩（拔剑横挡）：她动不了，朕动得了。
△ 剑锋抵住崔令仪咽喉，崔令仪脸上沈母的嘴却弯出一丝笑。
沈母（气音）：青梧……密诏……在景琰手里……
崔令仪（狂笑）：晚了！诏书早被哀家换了！
△ 殿外脚步声骤起，萧景琰捧一卷黄绸疾步闯入。
萧景琰（举诏）：太后，你换的那卷，写的是我名字——可惜，真的在我这。
崔令仪（脸色骤变）：不可能！
萧景琰（展开密诏）：先帝遗诏，诛妖后，继位者——沈青梧。
△ 满殿死寂，沈青梧看着诏书上自己的名字，手一松，金线坠地。
沈青梧（喃喃）：我……继位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6集 母女

△ 崔令仪盯着密诏，佛珠串突然崩断，珠子滚了一地。
崔令仪（嘶声）：先帝怎会立一个织工！
萧景琰（收诏）：先帝说，能织真相的人，才配坐那把椅子。
崔令仪（指着沈青梧）：她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，拿什么坐？
沈青梧（捡起一颗佛珠）：太后，你怕的不是我继位。
崔令仪（眯眼）：哀家怕什么？
沈青梧（攥珠）：你怕我织完这匹锦，你脸上这张皮，就再也贴不回去。
△ 崔令仪下意识抬手捂脸，指缝间沈母的眉眼一闪。
陆怀舟（上前）：换命咒以脸为媒，锦成则媒断。她撑不过今日。
崔令仪（后退）：闭嘴！哀家还有解药，青萝的解药！
沈青梧（手一紧）：我妹妹在哪？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冷宫地牢。你毁锦，她死；你织完，她活。
萧景珩（剑锋下压）：朕现在就能让你死。
崔令仪（仰头）：杀我？你杀的是沈青梧她娘的身子。
△ 萧景珩手腕一顿，剑锋停在原处。
沈母（残魂挣扎）：青梧……别管我……织完它……
崔令仪（捂嘴）：你给我闭嘴！
沈青梧（闭眼，深吸一口气）：好，我织。
萧景珩（回头）：沈青梧！
沈青梧（睁眼）：但我有一个条件。
崔令仪（挑眉）：说。
沈青梧（指向织机）：你坐上去，我织你，你让我看清——我娘是怎么死的。
崔令仪（脸色一白）：你疯了？
沈青梧（落梭）：线不会骗人。你怕了，就说明我娘死得冤。
△ 沈青梧手腕一翻，金线穿梭，第一梭落在锦面。
△ 锦上骤然浮出画面：崔令仪端着一碗药，沈母跪地摇头。
崔令仪（惊叫）：停下！
沈青梧（第二梭）：我娘不肯换脸，你就灌药。
△ 画面中沈母七窍渗血，手却死死攥着一根金线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哑）：她攥着线，是想给我留话。
△ 第三梭落，锦上沈母嘴唇翕动，一行血字浮出锦面。
陆怀舟（念出声）：青梧，别信崔——
△ 崔令仪扑向织机，一把扯住锦面，十指尽裂。
崔令仪（癫狂）：不许看！那是我的命！
△ 锦面被撕开一道口子，沈母的脸从崔令仪脸上彻底剥离。
沈母（最后一口气）：青梧……活下去……
△ 崔令仪的脸皮整张脱落，露出底下衰老枯槁的真容。
崔令仪（摸脸，尖叫）：我的脸——
沈青梧（举起残锦，泪落）：太后，你输了。
△ 崔令仪猛然转身，扑向殿外，一头撞向廊柱。
萧景珩（急喝）：拦住她！
△ 冯德全旧部从暗处涌出，齐齐挡在廊柱前。
冯德全（画外音，阴笑）：太后，您忘了，老奴还没死呢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7集 女帝诏

△ 殿外廊下，冯德全旧部横刀列阵，崔令仪被逼退三步。
崔令仪（抚着枯脸，冷笑）：冯德全，你这条老狗，死了还咬人。
冯德全（从阴影里踱出，瘸腿）：老奴的命是您给的，可您这张脸——老奴实在认不出了。
沈青梧（上前，举残锦）：太后，先帝的佛茶、我娘的命、你自己的脸，全在这半幅锦上。
崔令仪（不看她，只盯萧景珩）：皇帝，哀家养你二十年，你袖手旁观？
萧景珩（垂眸，声沉）：朕的茶，端了十年。今日不端了。
△ 萧景琰从殿侧快步走出，手捧黄绸卷轴。
萧景琰（展开卷轴）：先帝密诏在此——诛妖后，复正统。
崔令仪（仰头大笑）：密诏？你那份是假的。
萧景琰（一字一句）：真的那份，在沈青梧母亲的遗锦里。
△ 崔令仪笑声戛然而止，枯手攥紧佛珠。
崔令仪（捻珠，珠子碎裂）：好，好一个沈家母女，死透了还跟哀家作对。
沈青梧（逼近一步）：我娘的脸，你用了二十年，该还了。
崔令仪（猛然扬手，碎珠打向沈青梧）：哀家就是死，也要拉你陪葬！
△ 萧景珩侧身挡在沈青梧面前，碎珠擦过他额角，血珠滚落。
萧景珩（不擦血，反手抽出腰间短刃）：朕的命，换她的，够不够？
崔令仪（盯着那柄刃，瞳孔一缩）：先帝的刃……怎么在你手里？
萧景珩（刃尖直指）：那夜你让我端茶时，我就从他枕下抽走了。
△ 崔令仪踉跄后退，背抵廊柱，再无退路。
崔令仪（喃喃）：原来你……一直都知道。
萧景珩（上前，刃抵其喉）：朕只问一句——我母妃的死，是不是也在这匹锦里？
△ 锦面无人触碰，自行浮出一道旧影：年轻的崔令仪端着一碗药，走向一名宫装女子。
沈青梧（失声）：锦在动……它在自己织！
△ 崔令仪趁众人分神，枯手猛拍织机，机杼断裂，金线四射。
崔令仪（嘶声）：同归于尽吧——
△ 断裂的机杼上，一缕金线缠住沈青梧手腕，将她拖向织机。
沈青梧（被拖行，回头）：萧景珩，别管我，先看锦！
△ 织机自行转动，空梭穿行，锦面一寸寸浮现两个字：继位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8集 同归于尽

△ 织机狂转，金线缠满沈青梧双臂，将她钉在机前。
萧景珩（挥刃砍线，线不断）：这线砍不动！
陆怀舟（从殿外奔入，医箱落地）：别砍——线连着太后的命，也连着青梧的命！
崔令仪（倚柱而坐，枯脸浮笑）：医官说得对。哀家死，她也死。
沈青梧（挣线，手腕渗血）：陆怀舟，我娘当年……是不是也这么被钉在机前？
陆怀舟（跪地翻医箱，手抖）：是。你娘织完最后一梭，线断人亡。
崔令仪（闭眼，捻残珠）：你娘织的是真相，你织的是自己的命。不一样。
沈青梧（咬牙，双手反握金线）：那我就织一个——你我同断！
△ 沈青梧猛拽金线，线割入掌心，血顺线流入织机。
萧景珩（扑上机架，按住她手）：你疯了！这一梭下去，你和太后一起散功！
沈青梧（抬头，泪中带笑）：陛下，线不会骗人。这线要的是两个人的命。
△ 萧景琰拾起断杼，横在沈青梧与织机之间。
萧景琰（沉声）：先帝密诏上还有一行小字，我一直没敢念。
崔令仪（睁眼，厉声）：住口！
萧景琰（展开卷轴，念）：若织命人甘愿以血续织，换命咒可逆——
崔令仪（尖叫，扑向卷轴）：那是哀家写的！假的！
△ 萧景珩横刃拦住崔令仪，刃锋割破她袖口，袖中掉出一卷泛黄小轴。
陆怀舟（抢过小轴，展开，愣住）：这轴……是你当年写给沈母的信。
崔令仪（瘫坐，佛珠散落一地）：还我……
陆怀舟（念信，声渐低）：师姐亲启，换命之术，我替你试。若成，你活；若败，我亡。
△ 殿内死寂，只有织机空转的吱呀声。
沈青梧（松线，血手撑地）：你替我娘试咒……所以她的脸，是你自己的脸？
崔令仪（捧脸，枯泪滚落）：她不肯用活人续命，咒反噬，脸先烂。哀家把自己的脸……剥给她。
萧景珩（刃尖微颤）：那你杀她，也是替她？
崔令仪（摇头，声如裂帛）：她织出真相，求哀家毁咒。哀家下不去手——只能杀了她，让咒停在她身上。
沈青梧（浑身发抖）：所以你留着我，要我织完……是因为我娘最后一梭没织完？
崔令仪（点头，枯手伸向织机）：织完它，咒就解了。可你也会……散尽记忆，变成一匹空锦。
△ 织机骤停，锦面浮出最后画面：两个幼女并肩坐在织机前，一梭一梭，织出一朵并蒂莲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，声音发紧）：那是……你和我娘小时候？
崔令仪（笑中带泪）：并蒂莲。她说，一根线织不出两朵花。
△ 沈青梧缓缓坐回机前，双手重新握梭。
萧景珩（抓住她手腕）：你要干什么？
沈青梧（看他一眼，抽手）：她说得对。两个人的咒，得两个人解。
△ 崔令仪挣扎起身，枯手覆上沈青梧手背。
崔令仪（低语）：青梧，替哀家……织完这最后一梭。
△ 双梭齐落，锦面金光炸开，两人身影同时在光中模糊。
萧景珩（被光浪推开，嘶吼）：沈青梧——
△ 金光散去，织机上只剩一匹素锦，锦面浮出一朵并蒂莲，莲心写着两个字：师姐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9集 双梭

△ 金光散尽，织机前只剩沈青梧一人站着，崔令仪瘫坐在地，鬓发全白。
沈青梧（盯着锦面）：并蒂莲……师姐？
崔令仪（喘着气笑）：你终于肯叫我一声师姐了。
沈青梧（转身）：你把话说清楚，谁是你师妹？
崔令仪（扶住机架）：你娘。我进织云阁那年，她七岁，跟在我身后要线头。
沈青梧（攥紧梭子）：那你为什么杀她？
崔令仪（抬头）：我没杀她——我替她活了三十年。
△ 崔令仪扯开衣领，锁骨处露出一道金线缝合的旧疤。
沈青梧（后退半步）：换命咒……是你给我娘下的？
崔令仪（摇头）：是她求我的。她织完那匹遗锦，命就只剩三天。
沈青梧（声音发紧）：三天？
崔令仪（撑地站起）：我用自己的命续她的命，可咒一开就停不下来。
沈青梧（逼视）：所以你吸我的记忆，也是停不下来？
崔令仪（苦笑）：我本想替你娘活到看着你长大——可这咒，吃人。
沈青梧（把梭子拍在机上）：我娘最后跟你说了什么？
崔令仪（闭眼）：她说，别让青梧碰织机。
△ 沈青梧愣住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沈青梧（低声）：可我还是碰了。
崔令仪（睁眼看她）：所以现在，换你选了——织完它，还是毁了它。
△ 崔令仪抬起枯手，指向锦面那朵并蒂莲。
崔令仪（一字一句）：织完，你娘的脸会回来；毁掉，咱们三个一起散。
沈青梧（握住双梭）：我娘的脸，我自己会记。
△ 沈青梧将两枚梭子并拢，狠狠砸向机杼。
崔令仪（扑上前）：你不能——
△ 机杼断裂，素锦无火自燃，火光中浮出沈母半透明的脸。
沈母（轻声）：青梧，别恨你师姐。
沈青梧（伸手去够）：娘——
△ 沈母的脸化作一缕金线，缠上崔令仪手腕，又绕回沈青梧指尖。
崔令仪（看着手腕）：她把最后一口气，留给了你。
沈青梧（攥紧那缕线）：那你呢？你剩什么？
崔令仪（低头看自己手背，皱纹正一寸寸爬开）：我剩……一匹素锦。
△ 崔令仪的身体开始透出丝线般的光，从脚底向上散开。
沈青梧（冲过去抓住她胳膊）：师姐！
崔令仪（笑）：这声师姐，够我散得干净了。
△ 崔令仪整个人化为一匹素白锦缎，轻轻落在沈青梧怀里，锦上浮出沈母的笑脸。
沈青梧（抱着素锦跪地，嗓子发哑）：娘……师姐……
△ 殿门被撞开，萧景珩冲进来，身后跟着陆怀舟和沈青萝。
萧景珩（扶住她肩）：沈青梧，你怎么样？
沈青梧（抬头，眼神空茫）：你是谁？
△ 萧景珩手一僵，沈青萝失声哭喊“姐姐”。
陆怀舟（上前搭脉）：她记忆塌了——快，把素锦给她看。
△ 沈青梧低头，素锦上沈母的笑脸正对着她。
沈青梧（指尖抚过锦面，喃喃）：这张脸……我认得。
△ 素锦突然从她手中滑落，锦面朝下扣在地上。
沈青萝（扑过去翻锦）：姐姐你看——
△ 锦面翻过来，沈母的脸不见了，只剩一片空白。
沈青梧（浑身发抖）：刚才……刚才还在的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谁动过这匹锦？
△ 殿外传来冯德全旧部的脚步声，一排黑影堵住殿门。
黑影中一人（尖声）：太后遗命——素锦归内务府，沈青梧就地赐死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0集 师姐

△ 金光散尽，织机前只剩萧景珩一人。他扑到机前，指尖触上素锦。
萧景珩（声音发哑）：沈青梧……你答应过朕，织完就回家。
△ 素锦上并蒂莲微光一闪，莲心“师姐”二字缓缓渗开，化作一行小字。
萧景珩（逐字念出）：咒由双生，解由双生。一人留，一人归。
萧景珩（猛地回头）：陆怀舟！她还能回来是不是？
△ 陆怀舟扶住机架，指腹按在素锦上，神色骤变。
陆怀舟（压着嗓子）：陛下，这锦是活的。她没死，只是织进了自己的命里。
萧景珩（一把揪住他衣襟）：朕不听这些。怎么救？
陆怀舟（直视他）：太后散尽修为，把记忆还给了她。可她散不掉咒——除非有人替她接一梭。
萧景珩（松手，转身抓起梭子）：朕来。
△ 陆怀舟伸手扣住他手腕，力道极重。
陆怀舟（一字一句）：帝王血染线，会折你三十年寿。先帝就是这么没的。
萧景珩（冷笑）：先帝端了太后的茶，朕是自己要织。
△ 他甩开陆怀舟，梭尖划破掌心，血顺线槽淌下。
萧景珩（盯着素锦）：沈青梧，你听得见。线不会骗人——朕说的也不算骗。
△ 血线入锦，并蒂莲猛地绽开，一朵白、一朵青。
陆怀舟（失声）：青莲是她的本命色……她在选。
萧景珩（手指发抖）：选什么？
陆怀舟（声音发紧）：选回来，还是选把太后那道残魂也一起带走。
△ 素锦上青莲缓缓旋转，莲心浮出沈青梧半张模糊的脸。
萧景珩（俯身贴近锦面）：沈青梧，朕不要你当英雄。朕要你回来，哪怕……忘了朕也行。
△ 青莲一颤，莲心那半张脸的眼角，渗出一滴清露。
陆怀舟（惊）：她在哭——她还记得！
萧景珩（嘶声）：那就再织！朕的血够！
△ 他再度落梭，素锦却突然自己卷起一角，露出底下两个字。
陆怀舟（念出）：换……命。
萧景珩（僵住）：什么意思？
陆怀舟（脸色惨白）：意思是，她选了自己留，太后归。可这锦上还压着一个人的名字。
萧景珩（猛地展开锦角）：谁？
△ 素锦完全摊开，末尾一行血字缓缓显形——萧景珩，卒于织成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1集 云锦照心

△ 织云阁内，晨光透窗，素锦平铺案上，血字已褪成淡褐。
沈青梧（抚锦面）：线不会骗人……可这行字，是谁改的？
陆怀舟（指锦角）：不是改，是换命咒反噬——太后归了，代价转到了他身上。
沈青梧（手一顿）：那陛下现在……
△ 阁门推开，萧景珩独立门槛，满头白发，面容却无半分老态。
萧景珩（淡声）：朕没事，一头白发换一条命，值。
沈青梧（别开脸）：你拿寿数替我压咒，问过我吗？
萧景珩（走近）：你替朕织了六十集的真相，也没问过朕。
陆怀舟（收脉枕）：二位，素锦上还有第三行字，昨夜刚显。
沈青梧（急）：写的什么？
陆怀舟（低声）：沈青梧，续织则忘，止织则亡。
萧景珩（沉声）：什么意思？
陆怀舟（叹气）：咒没解干净，织机认了她为主，她一停，命就停。
沈青梧（冷笑）：所以我这辈子得织到死？
△ 沈青萝端线匣进来，脚步一顿。
沈青萝（笑）：姐，那正好，我陪你织。
沈青梧（盯着她）：你手指……接上了？
沈青萝（缩手）：陆医官接的，能用了。
陆怀舟（忽然开口）：青萝，你袖口那根金线，哪来的？
△ 沈青萝低头，袖中一缕金光一闪，她脸色骤变。
沈青萝（后退）：我、我不知道，刚才还没有——
沈青梧（抓住她手腕）：线不会骗人。这金线，是织机自己吐出来的。
萧景珩（沉脸）：织机活了？
陆怀舟（一字一顿）：不是活了，是它认出了……下一任织命人。
△ 三人同时看向沈青萝，她掌心的金线正缓缓缠上手指。
沈青萝（声音发颤）：姐，我不想忘掉你。
沈青梧（握紧她的手）：那就谁都别织了——
△ 话音未落，素锦猛地一颤，锦面浮出沈青萝的脸，眼角一道裂痕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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